第四章  尸羅波羅蜜
 (福嚴佛學院，釋厚觀，1997.12.8)

【思考問題】

一、「戒」的異名。

二、何謂「尸羅」？何謂「毘奈耶」？比較二者間的關係。
三、犯戒有何過失？持戒有何利益？

四、人、天、二乘、菩薩分別是以什麼發心來持戒的？

五、「在家戒」與「出家戒」有何異同？

六、「聲聞戒」與「菩薩戒」有何異同？

七、云何為尸羅波羅蜜？

八、行尸羅波羅蜜時，如何生六波羅蜜？

九、《大智度論》中說的「尸羅波羅蜜」，有什麼戒律的條文嗎？其內容是什麼？

十、十善道具有什麼特色？

十一、意業在十善道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十二、十善道具備什麼樣的條件才可以稱為「菩薩戒」？

十三、比較「十善業」與「比丘戒」之異同。

十四、何謂「性罪」？何謂「遮罪」？

十五、決定罪報輕重的因素有那些？

十六、《大智度論》卷84（大正25‧648a~b）中所說的「戒重罪輕」與「戒輕罪重」是什麼意思？

十七、二乘人與菩薩對「戒」與「罪」的看法有何異同？

十八、菩薩在什麼情況下是為「破戒」？

十九、《大智度論》中的出家菩薩對聲聞律制之受持採取什麼樣的態度？出家菩薩能以「三衣」來布施嗎？

二十、懺悔之語意與意義。
二一、住尸羅波羅蜜中取精進波羅蜜。
二二、八念中的「念戒」。
一、戒的異名

（參見：釋厚觀，《大智度論》的戒學思想，《諦觀》第65期，民國80年4月，p.1～p.7）

（一）戒（梵語：zIla，巴利語：sIla）
戒──音譯為「尸羅」，原來是「習慣」的意思。如反覆不斷地作，就會「習以成性」。習慣通善、惡，若約「善」而言，不斷地行善，成為善的習性，而產生一種止惡向善的潛在力量，稱為「尸羅」。如《大毘婆沙論》卷44云：「尸羅者，是數習義，常習善法，故曰尸羅。」（大正27，230a）即是此義。
《大智度論》卷13釋「尸羅」云：

「尸羅，(秦言性善)，好行善道，不自放逸，是名尸羅，或受戒行善，或不受戒行善，皆名尸羅。」（大正25，153b）

尸羅是善的習性，故說「好行善道」；防護自心，不起惡念名「不放逸」。（如《增一阿含》卷4云：「無放逸行，所謂護心也。」大正2，563c）。如是防護過失修習善法，習以成性，即是尸羅。而此種尸羅──「善戒」是自覺的，縱使「佛不出世」，或「不受戒」，只要自己覺得應該止惡行善，力行不懈，便可稱為「尸羅」。此外，如經由外緣助力（如「受戒」），加上自己誠懇的誓願，產生防非止惡的潛在力，也可稱為尸羅，換言之「受戒」與「不受戒」在所不論。
（二）律儀
律儀──梵語為saMvara （巴利語同），是由saM加上動詞根VR （抑制防止）轉化而來的名詞。為「防護」之意，或譯為「禁戒」，亦即防護身口意之過非，以及防護根門使不放逸，如「戒律儀」，「根律儀」等。

《雜阿含》卷11第277經談到「戒律儀」云：

「云何律儀，眼根律儀所攝護、眼識識色、心不染著、心不染著已，常樂更住，心樂住已，常一其心、一其心已，如實知見、如實知見已，離諸疑惑、離諸疑惑已，不由他誤，常安樂住。耳鼻舌身意亦復如是，是名律儀。」（大正2，75c-76a）
又《俱舍論》卷14「分別業品」談到了三種律儀：

「能遮能滅惡相續，故名律儀。……律儀差別略有三種，一、別解脫律儀，謂欲纏戒。二、靜慮生律儀，謂色纏戒。三、道生律儀，謂無漏戒。」（大正29，72b）
別解脫律儀（prAtimokSa-saMvara）即在家戒與出家戒等世間普通的戒法，含比丘，比丘尼、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近事男、近事女，近住等八種戒。靜慮生律儀（dhyAna-saMvara）亦名「定共戒」，為於四禪之中自然具備有防非止惡的戒，此種與定相應的戒，稱為定共戒。道生律儀又稱無漏律儀（anAsrava-saMvara）亦名「道共戒」，為無漏出世間的聖者所具備的戒法。
《大智度論》卷22釋「八念」時，即將此「三種律儀」稱為「三種戒」：

「念戒（zIlânumRti；zIlânussati）者、戒有二種：有漏戒、無漏戒。有漏戒有二種：一者律儀戒（saMvarazIla）、二者定共戒。行者初學，念是三種戒、學三種已，但念無漏戒。」（大正25，225c）
律儀（saMvara）是「防護」（saMvarati）之意，正是尸羅（zIla）「防惡向善」作用的一部分，故「律儀」也稱為「戒」。《大智度論》卷13解釋「戒相」時，便舉了八種防護（八種律儀）來說明：

「尸羅者，略說身口律儀（kAya-vak- saMvara）有八種：不惱害、不劫盜、不邪婬、不妄語、不兩舌、不惡口、不綺語、不飲酒及淨命、是名戒相。」（大正25，158b）
（三）學處（梵語：ZIkSApada; 巴利語：sikkhApada）
《法蘊足論》卷1「學處品」云：
「如是五種、云何名學！云何名處、言學處耶？所言學者、為謂於五處未滿為滿，恆勤堅正，修行加行、故名為學。所言處者，即離殺等，是學所依，故名為處。又離殺等、即名為學、亦即名處、故名學處。」(大正26，458a)
學處（ZIkSApada）即在家眾、出家眾所應當學的處所（pada，對象）。也就是所應學的五戒、十戒、二百五十戒等一一戒條項目。換言之：由不殺、不盜、不邪婬、不妄語、不飲酒等「五個學處」組合而成「五戒」。說一切有部《十誦律》中，則由二百五十七條學處組合而成比丘戒，三百五十四條學處組成比丘尼戒。
（四）波羅提木叉（梵語：prAtimokSa; 巴利語：pAtimokkha）

波羅提木叉意譯為「別解脫」，即藉著持戒，防護身口過錯，別別於諸煩惱中而得解脫。《佛遺教經》（《佛垂般涅槃略說教誡經》）云：

「汝等比丘，我滅後，當尊重珍敬波羅提木叉。」（大正12，1110c）
部派律藏中所說的波羅提木叉，通常單指比丘戒，比丘尼戒而言。這些戒條條文──「學處」的集成，稱為「波羅提木叉」，也就是比丘戒本、比丘尼戒本。「戒本」有時又稱為「戒經」、如《四分僧戒本》、《根本說一切有部戒經》的「戒經」二字、其實就是「波羅提木叉」的譯語。
（五）律（梵語：vinaya，巴利語同）
律，音譯為「毘奈耶」或「毘尼」，是由接頭詞vi（分離）加上動詞語根ñI（引導）而來的名詞，有調伏、滅、斷、調練、訓練等義、如《清淨毘尼方廣經》云：

「毘尼毘尼者、調伏煩惱，為知煩惱，故名毘尼。」（大正24，1078a)
能調伏煩惱，使妄念不起；知煩惱虛妄不實，無所有令它寂滅不現前，是為毘尼。
《毘尼母經》卷1云：

「毘尼者名滅、滅諸惡法故名毘尼。」（大正24，801a)
由於「毘尼」有調伏、滅、調練等義，故亦含有去除煩惱，調練惡行、及對觸犯者的制裁規範等意義。如《大智度論》卷100云：

「毘尼名比丘作罪、佛結戒應行，是不應行，作是事得是罪。」（大正25，756c)
為了僧團秩序的維持，因而制定了某些生活規則，以及若干調練惡行的規範與罰則，這些規章制度，也稱為毘尼──「律」。因此，有關出家眾的「道德規範」、「生活規定」及「僧團公約」的集錄，就稱為「律藏」── vinaya-piTaka。「律藏」主要是由「經分別」與「犍度」組合而成。「經分別」為「戒經」的廣釋，如關於制戒的緣起，戒條語句之解釋及開遮持犯之說明等等。「犍度」為章、篇之意，是有關教團的受戒，布薩、安居……等「僧團運作」及衣、食、住、醫藥……等「生活規定」。
二、何謂「尸羅」？何謂「毘奈耶」？比較二者間的關係。 
（一）「尸羅」的意義

《大智度論》卷13〈釋初品中尸羅波羅蜜義第21〉，大正25，153b9~14

【經】罪不罪不可得故，應具足尸羅波羅蜜。

【論】尸羅(秦言性善)好行善道不自放逸，是名尸羅。或受戒行善或不受戒行善，皆名尸羅。尸羅者，略說身口律儀有八種：不惱害、不劫盜、不邪婬、不妄語、不兩舌、不惡口、不綺語、不飲酒、及淨命，是名戒相。若不護放捨，是名破戒，破此戒者墮三惡道中。

另外請參見：

1、《大毘婆沙論》卷44〈蘊第一中思納息第8之3〉，大正27，229c28~230b7：
契經說戒，或名「尸羅」、或名為行、或名為足、或名為篋。
言尸羅者是清涼義，謂惡能令身心熱惱，戒能安適故曰清涼，又惡能招惡趣熱惱，戒招善趣故曰清涼。
又尸羅者是安眠義，謂持戒者得安隱眠，常得善夢，故曰尸羅。
又尸羅者是數習義，常習善法故曰尸羅。
又尸羅者是得定義，謂持戒者心易得定，故曰尸羅。
又尸羅者是隧蹬義，如伽他說：
　  佛法池清涼　　尸羅為隧蹬　聖浴不濡身　　逮彼岸功德

又尸羅者是嚴具義，有莊嚴具於幼為好，非壯老年；有莊嚴具於壯為好，非幼老年；有莊嚴具於老為好，非幼壯年，尸羅嚴身三時常好，如伽他說：

　  尸羅嚴身具　　幼壯老咸宜　住信慧為珍　　福無能盜者

又尸羅者是明鏡義，如鏡明淨像現其中，住淨尸羅無我像現。
又尸羅者是階陛義，如尊者無滅言：我蹈尸羅階升無上慧殿。
又尸羅者是增上義，佛於三千大千世界有威勢者，皆尸羅力。昔此迦濕彌羅國中有一毒龍，名無怯懼，稟性暴惡多為損害，去彼不遠有毘訶羅數，為彼龍之所嬈惱，寺有五百大阿羅漢，共議入定欲逐彼龍，盡其神力而不能遣。有阿羅漢從外而來，諸舊住僧為說上事，時外來者至龍住處，彈指語言：賢面遠去，龍聞其聲即便遠去，諸阿羅漢怪而問言：汝遣此龍是何定力？彼答眾曰：我不入定亦不起通，但護尸羅故有此力，我護輕罪如防重禁，故使惡龍驚怖而去，由此尸羅是增上義。
又尸羅者是頭首義，如有頭首，即能見色、聞聲、嗅香、嘗味、覺觸、知法。有尸羅者，即能見四聖諦色，聞未曾有名身等聲，嗅三十七覺分花香，嘗出家遠離三菩提寂靜味，覺靜慮解脫等持等至觸，知蘊處界自相共相法，是故尸羅是頭首義。

2、《俱舍論》卷14〈分別業品第4之2〉，大正29，73a13~15：
論曰：能平險業故名尸羅。訓釋詞者，謂清涼故。如伽他言：受持戒樂，身無熱惱故名尸羅。

3、《菩提資糧論》卷1，大正32，520a27~b5：
以尸羅故說為尸羅。言尸羅者謂習近也，此是體相。
又本性義，如世間有樂戒苦戒等。
又清涼義，為不悔因離心熱憂惱故。
又安隱義，能為他世樂因故。
又安靜義，能建立止觀故。
又寂滅義，得涅槃樂因故。
又端嚴義，以能莊飾故。
又淨潔義，能洗惡戒垢故。
又頭首義，能為入眾無怯弱因故。
又讚歎義，能生名稱故。

4、《解脫道論》卷1〈因緣品第1〉，大正32，401a15~24。
戒者何義？
答：冷義、增上義、行義、自性義、苦樂性相應義，復次，頭義、冷義、安義。
云何頭為戒義？
答：如人無頭，一切諸根不復取塵，是時名死。如是比丘以戒為頭，若頭斷已失諸善法，於此佛法謂之為死，是戒為頭義。
何者冷為戒義？
如摩勝冷栴檀，則除身熱成就歡喜，如是戒為勝冷栴檀，能滅犯戒恐畏心熱，成就歡喜，是冷為戒義。
何者安為戒義？
答：若人有戒，風儀整肅不生恐畏，是安為戒義。

5、《中阿含經》卷47〈五支物主經〉，大正1，721a。 

6、體韜法師著《六度四攝與《瑜伽師地論》戒品之關係》，p.20~p.22。
（二）何謂「毘奈耶」（律）？

1、「毘奈耶」（律）有「滅、調伏、滅諸惡行、離諸惡道、化度、善治」等義，參見：

A.《毘尼母經》卷1，大正24，801a；《毘尼母經》卷1，大正24，842a。
B.《清淨毘尼方廣經》，大正24，1078a。
C.《善見律毘婆沙》卷1，大正24，676a。

2、毘奈耶是「隨犯而制」的，請參閱：

A.《大智度論》卷46，大正25，395c；《大智度論》卷100，大正25，756c1~2：「毘尼名比丘作罪，佛結戒應行是，不應行是，作是事得是罪。」
B.《摩訶僧祇律》卷1，大正22，227c。
C.《增一阿含經》卷44，大正2，787b。
D. 體韜法師著《六度四攝與《瑜伽師地論》戒品之關係》，p.24~p.25。
（三）戒與律的關係
      參閱厚觀法師著〈《大智度論》的戒學思想〉，《諦觀》第65期，民國80年4月25日，p.7~p.8：
在經藏與律藏中，未發現「戒」（zIla）與「律」（vinaya）有什麼明顯差異的描述。不過有人將外在大眾僧團的約制稱為「律」，而個人由內心自發性地持守它（律），稱為「戒」。然而，如果喪失了「戒」的「自發精神」的話，那麼，「律」之「僧團規制」將流於形式。反之，為了不使正法如古佛那樣人去法滅，需要將「道德」納入「律制」的軌範、因此佛陀說法，結戒，使和樂清淨的僧伽久住世間，內證而賢聖不絕，外化的信仰普遍，而達到「正法久住」的理想。

因此，在聲聞佛教中，「戒」與「律」常常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例如《十誦律》卷16（大正23，112c~113b)中，談到了阿那律尊者共女人宿的事，他雖然是個俱解脫阿羅漢，不至於再起惑造業了，可是佛陀還是制定了「不得共女人宿戒」（波逸提第65）。

由「戒」（個人的防非止惡）這個意義看來，這樣的戒可使未證聖果的凡夫知所警惕，防微杜漸，避免犯更重的戒。

由「律」（僧團公約）的意義看來，為了維護僧團的清淨形象，避免外人譏嫌，即使已證果的聖者，這類的律制仍應遵守。

（四）法與律的關係

            請參閱印順導師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175~p.179：

      釋尊的成正覺，轉法輪，只是「法」的現證與開示，「法」是佛法的一切。釋尊是出家的，說法化導人類，就有「隨佛出家」的。隨佛出家的人多了，不能沒有組織，所以「依法攝僧」而有僧伽的制度。「依法攝僧」，是說組合僧眾的一切制度，是依於法的；依於法而立的僧制，有助於法的修證，有助於佛法的增長廣大。這樣的僧伽，僧伽制度，不只是有關於身心的修證，而是有關大眾的，存在於人間的宗教組織。說到攝僧的制度，內容不一，而主要是團體的制度。
一、有些出家修行者，有不道德的行為，或追求過分的經濟生活，這不但障礙個人的法的修證，也障礙了僧伽的和合清淨，所以制立學處，舊譯為戒）。一條一條的學處，集成波羅提木叉，是出家者所應該守護不犯的。
二、為了佛法的推行於人間，成立受「具足法」，「布薩法」，「安居法」，「自恣法」，「迦絺那衣法」等，僧伽特有的制度。
三、寺院成立了，出家的多了，就有種種僧事，僧伽諍事的處理法。
四、同屬於佛法的出家者，要求行為（儀法）方面的合式與統一，如行、住、坐、臥，穿衣、行路、乞食，受用飲食等規制。這一切，由於出家僧伽的日漸廣大，越來越多，也越增加其重要性。
這些法制，稱之為「律」，達到與「法」對舉並立的地位。梵語vinaya，音譯為毘尼或毘奈耶，譯義為「律」或「調伏」。經中常見到法與律對舉，如「法律」；「法毘奈耶」；「是法是毘尼，非法非毘尼」等。法與律，起初是同一內容的兩面。「法」──聖道的修證，一定是離罪惡，離縛著而身心調伏的（「斷煩惱毘尼」是毘尼的本義），所以又稱為「毘尼」。所以我曾比喻為：法如光明的顯發，毘尼如陰暗的消除，二者本是不相離的。等到僧伽的日漸發展，無論是個人的身心活動，或僧伽的自他共住，如有不和樂，不清淨的，就與「法」不相應而有礙於修證。如以法制來軌範身心，消除不和樂不清淨的因素，自能「法隨法行」而向於正法。所以這些僧伽規制，有了與「法」同等的重要性。
古人說毘尼有五：「毘尼者，凡有五義：一、懺悔；二、隨順；三、滅；四、斷；五、捨」。「懺悔」，是犯了或輕或重的過失，作如法的懺悔，是約波羅提木叉學處說的。「隨順」，是遵照僧伽的規制──受戒、安居等，依法而作。這二類，又名「犯毘尼」。「滅」，是對僧伽的諍事，依法處理滅除，就是「現前毘尼」等七毘尼。「斷」，是對煩惱的對治伏滅，又名為「斷煩惱毘尼」。「捨」，是對治僧殘的「不作捨」與「見捨」。從古說看來，毘尼是個人的思想或行為錯誤的調伏，不遵從僧伽規制或自他鬥諍的調伏。毘尼是依於法而流出的規制，終於形成與法相對的重要部分。
      法與律的分化，起於釋尊在世的時代。分化而對舉的法與律，明顯的有著不同的特性：法是教說的，律是制立的；法重於個人的修證，律重於大眾的和樂清淨；法重於內心的德性，律重於身語的軌範；法是自律的、德化的，律是他律的、法治的。從修行解脫來說，律是不必要的；如釋尊的修證，只是法而已。然從佛法的久住人間來說，律是有其特殊的必要性。《僧祇律》、《銅鍱律》、《五分律》、《四分律》等，都有同樣的傳說：釋尊告訴舍利弗：過去的毘婆尸、尸棄、毘舍浮──三佛的梵行不久住；拘樓孫、拘那含牟尼、迦葉──三佛的梵行久住。原因在：專心於厭離，專心於現證，沒有廣為弟子說法，不為弟子制立學處，不立說波羅提木叉；這樣，佛與大弟子涅槃了，不同族姓的弟子們，梵行就會迅速的散滅，不能久住。反之，如為弟子廣說經法，為弟子們制立學處，立說波羅提木叉；那末佛與大弟子去世了，不同族姓的弟子們，梵行還能長久存在，這是傳說制戒的因緣。「正法久住」或「梵行久住」，為釋尊說法度生的崇高理想。要實現這一偉大理想，就非制立學處，說波羅提木叉不可。

（五）佛陀制戒有十事利益

《僧祇律》卷1（大正22，228c）：

有十事利益，諸佛如來為諸弟子制戒（學處），立說波羅提木叉法。何等十？一者、攝僧故；二者、極攝僧故；三者、令僧安樂故；四者、折伏無羞人故；五者、有慚愧人得安隱住故；六者、不信者令得信故；七者、已信者增益信故；八者、於現法中得漏盡故；九者、未生諸漏令不生故；十者、正法得久住，為諸天人開甘露施門故。
※印順導師著《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p.197~p.200：

以十利而制立學處，及說波羅提木叉，是各部律所同的。由於條理綜合而來，各部的意趣不同，所以也有二三事的差異。然只是開合不同，如歸納起來，不外乎六事，試對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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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利」或「十義」的開合不一，而歸納起來，可以分為六項來說的。
一、和合義：《僧祇律》與《十誦律》，立「攝僧」、「極攝僧」二句；《四分律》等唯一句。和合僧伽，成為僧伽和集凝合的中心力量，就是學處與說波羅提木叉。正如國家的團結，成為億萬民眾向心力的，是國家的根本憲法一樣。
二、安樂義：《僧祇律》立「僧安樂」一句，《四分律》等別立「喜」與「樂」為二句；惟《五分律》缺。依學處而住，僧伽和合，就能身心喜樂。《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說：「令他歡喜，愛念敬重，共相親附，和合攝受，無諸違諍，一心同事，如水乳合」。充分說明了和合才能安樂，安樂才能和合的意義；這都是依學處及說波羅提木叉而達到的。
三、清淨義：僧伽內部，如大海的魚龍共處一樣。在和樂的僧伽中，如有不知慚愧而違犯的，以僧伽的力量，依學處所制而予以處分，使其出罪而還復清淨，不敢有所違犯。有慚愧而向道精進的，在聖道──戒定慧的修學中，身心安樂。僧伽如大冶洪爐，廢鐵也好，鐵砂也好，都逐漸冶鍊而成為純淨的精鋼。所以僧伽大海，「不宿死尸」，能始終保持和樂清淨的美德！
四、外化義：這樣和樂清淨的僧伽，自能引生信心，增長信心，佛法更普及的深入社會。
五、內證義：在這樣和樂清淨的僧伽中，比丘們精進修行，能得離煩惱而解脫的聖證。
六、究極理想義：如來依法攝僧的究極理想，就是「正法久住」、「梵行久住」。和樂清淨的僧伽在世，能做到外化、內證。外化的信仰普遍，內證而賢聖不絕，那末「正法久住」的大理想，也就能實現出來。

※佛陀制戒十事利益可歸納為六項：1.和合義；2.安樂義；3.清淨義；4.外化義；5.內證義；6.究竟理想義。

※參閱印順導師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178~p.179：

律中說：「有十事利益，故諸佛如來為諸弟子制戒，立說波羅提木叉」。十利的內容，各律微有出入，而都以「正法久住」或「梵行久住」為最高理想，今略為敘述。十種義利，可歸納為六項：

一、和合義：《僧祇律》與《十誦律》，立「攝僧」、「極攝僧」二句；《四分律》等合為一句。和合僧伽，成為僧伽和集凝合的主力，就是學處與說波羅提木叉。正如國家的集成，成為億萬民眾向心力的，是憲法與公布的法律一樣。

二、安樂義：《僧祇律》立「僧安樂」句；《四分律》等別立「喜」與「樂」為二句；《五分律》缺。大眾依學處而住，就能大眾喜樂。《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說：「令他歡喜，愛念敬重，共相親附，和合攝受，無諸違諍，一心同事，如水乳合」。這充分說明了，和合才能安樂，安樂才能和合；而這都是依學處及說波羅提木叉而後能達成的。

三、清淨義：在和樂的僧伽中，如有不知慚愧而違犯的，以僧伽的威力，依學處所制的而予以處分，使其出罪而還復清淨。有慚愧而向道精進的，在大眾中，也能身心安樂的修行。僧伽如大冶洪爐，廢鐵也好，鐵砂也好，都冶鍊為純淨的精鋼。這如社團的分子健全，風紀整肅一樣。

四、外化義：這樣的和樂清淨的僧團，自然能引人發生信心，增長信心，佛法能更普及到社會去。

五、內證義：在這樣和樂清淨的僧伽中，比丘們更能精進修行，得到離煩惱而解脫的聖證。

六、究究極理想義：如來「依法攝僧」，以「正法久住」或「梵行久住」為理想。唯有和樂清淨的僧團，才能外化而信仰普遍，內證而賢聖不絕。「正法久住」的大理想，才能實現在人間。釋尊救世的大悲願，依原始佛教說，佛法不能依賴佛與弟子們個人的修證，而唯有依於和樂清淨的僧伽。這是制律的意義所在，毘奈耶的價值所在，顯出了佛的大悲願與大智慧！

（六）佛為何「結戒」（制定學處）？
 1、《大智度論》卷1〈初序品中緣起義釋論第1〉，大正25，66a2~10：
問曰：若無時，云何聽時食遮非時食是戒？
答曰：我先已說世界名字法，有時非實法，汝不應難。亦是毘尼中結戒法，是世界中實，非第一實法相，吾我法相實不可得故。亦為眾人瞋呵故，亦欲護佛法使久存定，弟子禮法故，諸三界世尊結諸戒，是中不應求有何實？有何名字等？何者相應、何者不相應？何者是法如是相？何者是法不如是相？以是故是事不應難。
2、《大智度論》卷84〈釋三慧品第70之餘〉，大正25，648b1~9：
毘尼中皆為世間事攝眾僧故，結戒不論實相。何以故？毘尼中有人、有眾生，逐假名而結戒，為護佛法故，不觀後世罪多少。
有後世罪重，戒中便輕，如道人鞭打殺牛羊等，罪重而戒輕。

讚歎女人，戒中重後世罪輕。
殺化牛羊則眾人不嫌、不譏、不論，但自得心罪，若殺真化牛羊，心不異者得罪等。然制戒意為眾人譏嫌故為重。
3、《雜阿含經》卷29（826經），大正2，211c25~29。
4、印順導師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175~p.179。

5、印順導師著《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p.194~p.206。

6、平川彰著《律藏の研究》，p.308~p.312；《二百五十戒の研究》，p.148~p.154。
（七）佛未出世時，以何為戒？

《優婆塞戒經》卷6〈婆塞戒經業品第24之1〉，大正24，1066c4~6：
善生言：世尊！諸佛如來未出世時，菩薩摩訶薩以何為戒？
善男子！佛未出世是時，無有三歸依戒，唯有智人求菩提道，修十善法。
三、犯戒有何過失？持戒有何利益？
（一）《大智度論》卷13〈釋初品中尸羅波羅蜜義第21〉，大正25，153b13~154c6：
1、 若不護放捨，是名破戒，破此戒者墮三惡道中。若下持戒生人中，中持戒生六欲天中，上持戒又行四禪、四空定，生色、無色界清淨天中。
上持戒有三種，下清淨持戒得阿羅漢，中清淨持戒得辟支佛，上清淨持戒得佛道。不著、不猗、不破、不缺，聖所讚愛，如是名為上清淨持戒，若慈愍眾生故，為度眾生故，亦知戒實相故，心不猗著，如此持戒，將來令人至佛道，如是名為得無上佛道戒。若人求大善利，當堅持戒如惜重寶，如護身命，何以故？譬如大地一切萬物有形之類，皆依地而住，戒亦如是，戒為一切善法住處。

2、 復次，譬如無足欲行、無翅欲飛、無船欲渡，是不可得，若無戒欲得好果，亦復如是。

3、 復次，破戒之人，譬如清涼池而有毒蛇，不中澡浴；亦如好華果樹，而多逆刺。若人雖在貴家生，身體端政，廣學多聞，而不樂持戒，無慈愍心。

4、 復次，持戒之人，常得今世人所敬養，心樂不悔，衣食無乏，死得生天，後得佛道，持戒之人，無事不得，破戒之人，一切皆失。

5、 復次，持戒之人名稱之香，今世後世周滿天上及在人中。

6、 復次，持戒之人，人所樂施不惜財物，不修世利而無所乏，得生天上，十方佛前入三乘道而得解脫，唯種種邪見，持戒後無所得。

7、 復次，若人雖不出家，但能修行戒法，亦得生天，若人持戒清淨行禪智慧，欲求度脫老病死苦，此願必得。持戒之人雖無兵仗，眾惡不加，持戒之財無能奪者，持戒親親雖死不離，持戒莊嚴勝於七寶，以是之故，當護於戒如護身命，如愛寶物，破戒之人受苦萬端，如向貧人破瓶失物，以是之故應持淨戒。

8、 復次，次持戒之人，觀破戒人罪，應自勉勵一心持戒。
（二）《大智度論》卷30〈釋初品中善根供養義第46〉，大正25，280c13~28：

立尸羅者，菩薩於眾生前讚說戒行。汝諸眾生當學持戒，
持戒之德拔三惡趣，及人中下賤，令得天人尊貴，乃至佛道。
戒為一切眾生眾樂根本，譬如大藏出諸珍寶；戒為大護能滅眾怖，譬如大軍破賊。戒為莊嚴如著瓔珞，戒為大船能度生死巨海，戒為大乘能致重寶至涅槃城，戒為良藥能破結病，戒為善知識，世世隨逐不相遠離令心安隱；譬如穿井已見濕泥，喜慶自歡無復憂患。

戒能成就利益諸行，譬如父母長育眾子。

戒為智梯能入無漏，戒能驚怖諸結，譬如師子能令群獸攝伏。

戒為一切諸德之根出家之要，修淨戒者所願隨意，譬如如意珠應念時得，如是等種種讚戒之德，令眾生歡喜發心住尸羅波羅蜜。

（三）《成佛之道》新版p.290~292；舊版p.294~296

為什麼不能受持淨戒？因為不知道犯戒的過失，持戒的功德。重戒──性戒，不問有沒有受戒，犯了都是罪惡的。所以有的聽了犯戒的過失，而不敢受戒，極為可笑！實際上，外依三寶的加持，內發深切的誓願而受戒。是更能做到清淨不犯的。從違犯而「失戒」的過失來說，這是「眾患」的根「本」，主要是墮落三「惡趣」，及受「貧困」的果報。平常說：慳吝不捨得貧窮報，犯戒得墮落惡趣報，這是約特殊的意義說。生在鬼畜，有墮落而受福報的，在人中，有貧苦不堪的，這是施與戒的不同果報。如犯重戒而墮地獄，一定貧乏得什麼都沒有；如持（世間）上品淨戒而生天，一定是非常富樂的。可見犯戒也是貧乏因，持戒也是富樂因了。 

　　 從「持戒」的功德來說，那是「三善」的根「本」。三善是：一、以增上生心而持戒的，能得「增上」生，生人天而得富樂自在的果報。二、以出離心而持戒的，能得「決定勝」果。決定，是證得聖果勝法的，一得永得，決定不再退墮生死。三、如以菩提心持戒，「為」利樂「他」而持清「淨」的「尸羅」（戒），這就「入於大乘」，名大乘戒，為成佛的因。所以，優婆塞戒也好，沙彌戒也好，比丘戒也好──七眾的別解脫戒，從菩提心出發而受持的，就是菩薩的別解脫律儀。有人以為：七眾別解脫戒是小乘的，我是大乘學人，所以不用受持聲聞的別解脫戒。有人聽到持戒，就以為是小乘。這是大邪見，為佛教衰落與混亂的原因！

 （四）持戒之利益與破戒之過失（《大智度論》卷13〈初品中尸羅波羅蜜義第21〉，大正25，153b~154c）：
1. 持戒之利益：
A. 若下持戒生人中；中持戒生六欲天中；上持戒又行四禪四空定，生色、無色界清淨天中。上持戒有三種，下清淨持戒得阿羅漢，中清淨持戒得辟支佛，上清淨持戒得佛道。（大正25，153b13~17）
B. 若有人雖處高堂大殿好衣美食，而能行此戒者得生好處，及得道果。若貴、若賤、若小、若大，能行此淨戒，皆得大利。（大正25，153c5~8）
C. 雖貧賤，而能持戒勝於富貴。（大正25，153c16）
D. 持戒之香周遍十方，持戒之人具足安樂，名聲遠聞天人敬愛，現世常得種種快樂，若欲天上人中富貴長壽，取之不難，持戒清淨所願皆得。
復次，持戒之人，見破戒人，刑獄、考掠，種種苦惱，自知永離此事，以為欣慶。若持戒之人，見善人得譽，名聞快樂，心自念言：如彼得譽，我亦有分。持戒之人，壽終之時，刀風解身，筋脈斷絕，自知持戒清淨，心不怖畏。如偈說：

　大惡病中　　戒為良藥　　大恐怖中　戒為守護
　死闇冥中　　戒為明燈  　於惡道中　戒為橋樑
　死海水中  　戒為大船

復次，持戒之人，常得今世人所敬養，心樂不悔，衣食無乏，死得生天，後得佛道，持戒之人無事不得。（大正25，153c17~154a3）
E. 復次若人雖不出家，但能修行戒法，亦得生天；若人持戒清淨行禪智慧，欲求度脫老病死苦，此願必得；持戒之人雖無兵仗，眾惡不加，持戒之財無能奪者；持戒親親雖死不離；持戒莊嚴勝於七寶。以是之故，當護於戒如護身命，如愛寶物。（大正25，154a22~28）
※持戒利益
       
       下持戒






   生人中

(A)生好處
   中持戒






   生六欲天

       
       上持戒——又行四禪、四空定，生：1.色界天 2.無色界天。

               下清淨戒——得阿羅漢

(B)得道果     中清淨戒——得辟支佛

 上清淨戒——得佛道

   2. 破戒之過失
A. 略說身口律儀有八種：不惱害、不劫盜、不邪婬、不妄語、不兩舌、不惡口、不綺語、不飲酒、及淨命，是名戒相。若不護放捨，是名破戒，破此戒者墮三惡道中。（大正25，153b10~13）

B. 若破此戒無貴無賤無大無小。皆不得隨意生善處。復次破戒之人。譬如清涼池而有毒蛇不中澡浴。亦如好華果樹而多逆刺。若人雖在貴家生身體端政廣學多聞。而不樂持戒無慈愍心。（大正25，153c8~13）
C. 破戒之人，人所不敬，其家如塚，人所不到；

破戒之人，失諸功德，譬如枯樹，人不愛樂；

破戒之人，如霜蓮花，人不喜見；

破戒之人，惡心可畏，譬如羅剎；

破戒之人，人不歸向，譬如渴人，不向枯井；

破戒之人，心常疑悔，譬如犯事之人，常畏罪至；

破戒之人，如田被雹，不可依仰；

破戒之人，譬如苦[卄/瓜]，雖形似甘種，而不可食；

破戒之人，如賊聚落，不可依止；

破戒之人，譬如大病，人不欲近；

破戒之人，不得免苦，譬如惡道，難可得過；

破戒之人，不可共止，譬如惡賊，難可親近；

破戒之人，譬如大坑，行者避之；

破戒之人，難可共住，譬如毒蛇；

破戒之人，不可近觸，譬如大火；

破戒之人，譬如破船，不可乘渡；

破戒之人，譬如吐食，不可更噉；

破戒之人；在好眾中；譬如惡馬，在善馬群；

破戒之人，與善人異，如驢在牛群；

破戒之人，在精進眾，譬如儜兒，在健人中；

破戒之人，雖似比丘，譬如死屍，在眠人中；

破戒之人，譬如偽珠，在真珠中；

破戒之人，譬如伊蘭，在栴檀林；

破戒之人，雖形似善人，內無善法，雖復剃頭、染衣，次第捉籌名為比丘，實非比丘；

破戒之人，若著法衣，則是熱銅鐵鍱，以纏其身。若持缽盂，則是盛洋銅器。若所噉食，則是吞燒鐵丸、飲熱洋銅。若受人供養供給，則是地獄獄鬼守之。若入精舍，則是入大地獄。若坐眾僧床榻，是為坐熱鐵床上。

復次，破戒之人。常懷怖懅，如重病人常畏死至，亦如五逆罪人，心常自念我為佛賊，藏覆避隈，如賊畏人，歲月日過，常不安隱。

破戒之人，雖得供養利樂，是樂不淨，譬如愚人供養莊嚴死屍，智者聞之，惡不欲見。如是種種無量，破戒之罪不可稱說，行者應當一心持戒。
（大正25，154b2~154c6）

四、人、天、二乘、菩薩分別是以什麼發心來持戒的？

1. 人、天→增上生心，求現世、來世福樂。

2. 二  乘→出離心，求.解脫、涅槃。
3. 菩  薩→菩提心，求佛果。
從「持戒」的功德來說，那是「三善」的根「本」。三善是：一、以增上生心而持戒的，能得「增上」生，生人天而得富樂自在的果報。二、以出離心而持戒的，能得「決定勝」果。決定，是證得聖果勝法的，一得永得，決定不再退墮生死。三、如以菩提心持戒，「為」利樂「他」而持清「淨」的「尸羅」（戒），這就「入於大乘」，名大乘戒，為成佛的因。（印順導師著《成佛之道》p.292-293）

※持戒果報通五乘「人、天、聲聞、緣覺、佛」
（一）《大智度論》卷13〈釋初品中尸羅波羅蜜義第21〉，大正25，153b14~22：

若下持戒生人中，中持戒生六欲天中。

上持戒又行四禪、四空定，生色、無色界清淨天中。上持戒有三種，下清淨持戒得阿羅漢，中清淨持戒得辟支佛，上清淨持戒得佛道。不著、不猗、不破、不缺，聖所讚愛，如是名為上清淨持戒，若慈愍眾生故，為度眾生故，亦知戒實相故，心不猗著，如此持戒將來令人至佛道，如是名為得無上佛道戒。

（二）居家持戒（五戒、八戒）：
《大智度論》卷13〈釋初品中戒相義第22之1〉，大正25，160c1~26：
是二種戒，名居家優婆塞法。居家持戒凡有四種：有下、中、上、有上上。
下人持戒為今世樂故，或為怖畏稱譽名聞故，或為家法曲隨他意故，或避苦役求離危難故，如是種種是下人持戒。

中人持戒，為人中富貴歡娛適意，或期後世福樂，剋己自勉為苦，日少所得甚多，如是思惟堅固持戒，譬如商人遠出深入得利必多，持戒之福令人受後世福樂亦復如是。

上人持戒為涅槃故，知諸法一切無常故，欲求離苦常樂無為故。

復次，持戒之人其心不悔，心不悔故得喜樂，得喜樂故得一心，得一心故得實智，得實智故得厭心，得厭心故得離欲，得離欲故得解脫，得解脫故得涅槃，如是持戒為諸善法根本。

復次，持戒為八正道初門，入道初門必至涅槃。

　          
《大智度論》卷13〈釋初品中讚尸羅波羅蜜義第23〉，大正25，160c19~25：
問曰：如八正道，正語、正業在中，正見、正行在初，今何以言戒為八正道初門？
答曰：以數言之大者為始，正見最大，是故在初，復次行道故以見為先，諸法次第故戒在前，譬如作屋棟梁雖大以地為先。上上人持戒憐愍眾生，為佛道故，以知諸法求實相故，不畏惡道不求樂故，如是種種，是上上人持戒，是四總名優婆塞戒。

A、下人持戒—為今世樂、為怖畏、名聞等故。

B、中人持戒—為人中富貴、或期後世福樂。

C、上人持戒—為涅槃故。

D、上上人持戒—為佛道、知實相、愍眾生故。

※持戒→心不悔→得喜樂→得一心→得實智→得厭心→得離欲→得解脫→得涅槃。

《中阿含》卷13（42）〈何義經〉大正1，485a~b；（43）〈不思經〉大正1，485b~c。

《大智度論》卷13，大正25，160c11~14；卷22，大正25，221b29~c4。

五、「在家戒」與「出家戒」有何異同？

	
	在家戒
	出家戒

	戒之種類
	五戒、八齋戒、菩薩戒
	沙彌戒、沙彌尼戒、式叉摩那戒、比丘戒、比丘尼戒、菩薩戒。

	居處
	憒鬧
	寂靜

	家業事務  
	多
	少

	修行
	難專心
	一心行道

	道德規範
	（+）
	（+）

	生活規定
	（​-）
	（+）

	僧團公約
	（​-）
	（+）


· 另外請參考：

   1.《優婆塞五戒威儀經》，大正24，1119c~1120a。
   2. 印順導師著《印度佛教思想史》，p.11。
   3. 印順導師著《佛法概論》，p.143~195；p.213~p.214。
   4. 印順導師著《以佛法研究佛法》，p.378~p.380。
   5. 印順導師著《教制教典與教學》，p.2。
   6. 林屋友次郎〈出家教理と在家教理との交涉－特に在家教理の展開を中心として〉，《日本佛教協會年報》10，昭和12年，p.121~p.125。
   7. 宮林昭彥，〈在家戒の基本性格〉，《大正大學研究紀要》第52輯，昭和42年，p.11~p.13。
（一）出家勝於在家（《大智度論》卷13〈釋初品中戒相義第22之1〉，大正25，160c26~161b24）：

出家戒亦有四種：一者、沙彌沙彌尼戒；二者、式叉摩那戒；三者、比丘尼戒；四者、比丘僧戒。
問曰：若居家戒得生天上，得菩薩道亦得至涅槃，復何用出家戒？
答曰：雖俱得度然有難易，居家生業種種事務，若欲專心道法，家業則廢，若欲專修家業，道事則廢。不取不捨乃應行法，是名為難，若出家離俗絕諸紛亂，一向專心，行道為易。
復次，居家憒鬧多事多務，結使之根，眾惡之府，是為甚難，若出家者，譬如有人出在空野無人之處，而一其心，無思無慮，內想既除，外事亦去。如偈說：
　    閑坐林樹間　　寂然滅眾惡  　恬澹得一心　　斯樂非天樂
      人求富貴利　　名衣好床褥  　斯樂非安隱　　求利無厭足
　    納衣行乞食　　動止心常一  　自以智慧眼　　觀知諸法實
　    種種法門中　　皆以等觀入  　解慧心寂然　　三界無能及
以是故知出家修戒行道為易。

復次，出家修戒，得無量善律儀，一切具足滿，以是故白衣等應當出家受具足戒。

復次，佛法中出家法第一難修，如閻浮呿提梵志問舍利弗：「於佛法中何者最難？」舍利弗答曰：「出家為難。」又問：「出家有何等難？」答曰：「出家樂法為難，既得樂法復何者為難？修諸善法難，以是故應出家。」
復次，若人出家時，魔王驚愁言，此人諸結使欲薄，必得涅槃墮僧寶數中。
復次，佛法中出家人，雖破戒墮罪，罪畢得解脫，如《優缽羅華比丘尼本生經》中說，佛在世時，此比丘尼得六神通阿羅漢，入貴人舍常讚出家法，語諸貴人婦女言：「姊妹可出家。」諸貴婦女言：「我等少壯容色盛美，持戒為難，或當破戒。」比丘尼言：「但出家破戒便破。」問言：「破戒當墮地獄，云何可破？」答言：「墮地獄便墮。」諸貴婦女笑之言：「地獄受罪云何可墮？」比丘尼言：「我自憶念本宿命，時作戲女著種種衣服而說舊語，或時著比丘尼衣以為戲笑，以是因緣故，迦葉佛時作比丘尼，自恃貴姓端政，心生憍慢而破禁戒。破戒罪故墮地獄受種種罪，受罪畢竟值釋迦牟尼佛，出家得六神通阿羅漢道，以是故知出家受戒，雖復破戒以戒因緣故，得阿羅漢道，若但作惡無戒因緣不得道也。我乃昔時世世墮地獄，地獄出為惡人，惡人死還入地獄都無所得，今以此證知出家受戒，雖復破戒以是因緣可得道果。」
復次，如佛在祇洹，有一醉婆羅門，來到佛所求作比丘，佛敕阿難與剃頭著法衣，醉酒既醒驚怪己身忽為比丘即便走去。諸比丘問佛：「何以聽此醉婆羅門作比丘？」佛言：「此婆羅門無量劫中初無出家心，今因醉故暫發微心，以是因緣故後當出家得道。」
如是種種因緣，出家之利功德無量，以是故白衣雖有五戒不如出家。
· 「出家與在家之比較」，參閱：

1、《大智度論》卷4〈初品中四眾義釋論第7〉，大正25，84b8~9：

孔雀雖有色嚴身，不如鴻雁能遠飛；白衣雖有富貴力，不如出家功德勝。
2、《大寶積經》卷82〈郁伽長者會〉大正11，476a~c
3、《十住毘婆沙論》卷8〈入寺品〉，大正26，61c~62b
在家則有無量過惡，出家能成無量功德。在家則潰鬧，出家則閑靜。在家則屬垢，出家則無屬。在家是惡行處，出家是善行處。在家則染諸塵垢，出家則離諸塵垢。
在家則沒五欲泥，出家則出五欲泥。在家難得淨命，出家易得淨命。在家則多怨賊，出家則無怨賊。在家則多惱礙，出家則無惱礙。在家是憂處，出家是喜處。
在家是惡道門，出家是利益門。在家是繫縛，出家是解脫。在家則雜畏，出家則無畏。在家有鞭杖，出家無鞭杖。在家有刀槊，出家無刀槊。在家有悔熱，出家無悔熱。在家多求故苦，出家無求故樂。在家則戲調，出家則寂滅。在家是可愍，出家無可愍。在在家多求故苦，出家無求故樂。在家則戲調，出家則寂滅。在家是可愍，出家無可愍。在家則愁悴，出家無愁悴。在家則卑下，出家則高顯。在家則熾然，出家則寂滅。在家則為他，出家則自為。在家少勢力，出家多勢力。
在家隨順垢門，出家隨順淨門。在家增刺棘，出家破刺棘。在家成就小法，出家成就大法。在家作不善，出家則修善。在家則有悔，出家則無悔。在家增淚乳血海，出家竭淚乳血海。在家則為諸佛辟支佛聲聞所呵賤，出家則為諸佛辟支佛聲聞所稱歎。在家則不知足，出家則知足。在家則魔喜，出家則魔憂。在家後有衰，出家後無衰。在家則易破，出家則難破。在家是奴僕，出家則為主。在家永在生死，出家究竟涅槃。在家則墮坑，出家則出坑。在家則黑闇，出家則明顯。
在家不能降伏諸根，出家則能降伏諸根。在家則傲誕，出家則謙遜。在家則鄙陋，出家則尊貴。在家有所由，出家無所由。在家則多務，出家則小務。在家則果小，出家則果大。在家則諂曲，出家則質直。在家則多憂，出家則多喜。在家如箭在身，出家如身離箭。在家則有病，出家則病愈。在家行惡法故速老，出家行善法故少壯。在家放逸為死，出家有智慧命。在家則欺誑，出家則真實。在家則多求，出家則少求。在家則飲雜毒漿，出家則飲甘露漿。在家多侵害，出家無侵害。在家則衰耗，出家無衰耗。在家如毒樹果，出家如甘露果。在家則怨憎和合，出家則離怨憎會苦。在家則愛別離苦，出家則親愛和合。在家則癡重，出家則癡輕。
在家則失淨行，出家則得淨行。在家則破深心，出家則成深心。在家則無救，出家則有救。在家則孤窮，出家不孤窮。在家則無舍，出家則有舍。在家則無歸，出家則有歸。在家則多瞋，出家則多慈。在家則重擔，出家則捨擔。在家則事務無盡，出家則無有事務。在家則罪會，出家則福會。在家則苦惱，出家則無苦惱。在家則有熱，出家則無熱。在家則有諍，出家則無諍。在家則染著，出家無染著。在家有我慢，出家無我慢。在家貴財物，出家貴功德。在家有災害，出家滅災害。
在家則減失，出家則增益。在家則易得，出家則難遇，千萬劫中時乃一得。在家則易行，出家則難行。在家則順流，出家則逆流。在家則漂流，出家則乘筏。在家則為煩惱所[漂*寸]，出家則有橋樑自度。在家是此岸，出家是彼岸。在家則纏縛，出家離纏縛。在家懷結恨，出家離結恨。在家隨官法，出家隨佛法。在家有事故，出家無事故。在家有苦果，出家有樂果。在家則輕躁，出家則威重。在家伴易得，出家伴難得。在家以婦為伴，出家堅心為伴。在家則入圍，出家則解圍。
在家則以侵惱他為貴，出家則以利益他為貴。在家則貴財施，出家則貴法施。在家則持魔幢，出家則持佛憧。在家有歸處，出家壞諸歸處。在家增長身，出家則離身。在家入深榛，出家出深榛。
六、「聲聞戒」與「菩薩戒」有何異同？(參考聖嚴法師著《戒律學綱要》p.245~p.410)
	
	聲聞戒（比丘戒等）
	菩薩戒

	對象
	人（但有身體、年齡等之限制）
	人、天、畜生、鬼神、化人

 （解法師語者，皆得受戒）

	佛制戒
	佛陀，隨犯隨制。
	諸佛同制，諸佛法爾。

	戒體時限
	盡形壽
	盡未來際

	性質
	止持(個人防非止惡)

作持(僧團公約、應作)
	攝律儀戒

攝善法戒

饒益有情戒

	律典
	各部派各有自己的律典
	散說於經論。如《瓔珞經》、《梵網經》、《優婆塞戒經》、《瑜珈師地論》等

	戒條
	各律典戒條不盡相同，如《十誦律》：

比丘：257條

比丘尼：354條
	各戒經戒條不盡相同，如《梵網經》：10重48輕。《瑜伽菩薩戒本》：10重43輕。

四清淨(身、語、意、正命清淨)

十善業道


	三業
	重身、語業(戒行)
	重意業(戒心)

	在(出)家
	出家
	出家、在家

	最重視的戒相
	不淫
	不殺

	破戒
	破各學處
	1. 退失菩提心（向聲聞、辟支佛地）

2.行十不善道

	重新受戒
	破重戒者不能重受
	犯上品重罪者亦可以重受

	目標
	解脫、涅槃
	一切眾生皆共成佛道


七、云何為尸羅波羅蜜？
（一）《大品般若經》卷5，〈問乘品（摩訶衍品）第18〉，大正8，250a13~16：
云何名尸羅波羅蜜？須菩提！菩薩摩訶薩以應薩婆若心，自行十善道，亦教他行十善道，以無所得故，是名菩薩摩訶薩尸羅波羅蜜。
（《大智度論》卷46〈釋摩訶衍品〉大正25，393b12~15）

（二）《大智度論》卷14〈釋初品中尸羅波羅蜜義之餘〉，大正25，162a8~164a27：
1、菩薩持戒，寧失自身，不毀小戒。（大正25，162a9~b2）

2、為佛道故，必度眾生，不為名聞，不求今世後世樂，不自為早求涅槃。（大正25，162b3~10）

3、不為畏惡道，不為生天，但求善淨，以戒薰心，令心喜樂。（大正25，162b10~13）

4、以大悲心持戒，得至佛道。（大正25，162b13~14）

5、菩薩持戒，能生六波羅蜜是則名為尸羅波羅蜜（大正25，162b15~163b24）

6、菩薩持戒，不以畏故，亦非愚癡，非疑非惑，亦不自為涅槃，但為一切眾生，為得佛道故（大正25，163b25~28）

7、於罪，不罪不可得故，名為尸羅波羅蜜

a．深入諸法相，行空三昧慧眼故罪不可得（大正25，163b28~c4）

b．眾生不可得故，罪不可得，戒亦不可得（大正25，163c5~164a23）

c．輕慢破戒人，愛敬持戒人，如是持戒則是起罪因緣（大正25，164a23~27）

（參見：印順法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大乘戒學〉p.1189~p.1210）
八、行尸羅波羅蜜時，如何生六波羅蜜？（《大智度論》卷14〈釋初品中尸羅波羅蜜義之餘〉，大正25，162b15~163b24）

1、 戒能生戒（大正25，162b15~18），（五戒→沙彌戒→律儀戒→禪定戒→無漏戒）：

      云何持戒能生戒？因五戒得沙彌戒，因沙彌戒得律儀戒，因律儀戒得禪定戒，因禪定戒得無漏戒，是為戒生戒。

2、 戒能生檀（大正25，162b18~c2）：

      云何持戒能生於檀？檀有三種：一者、財施；二者、法施；三者、無畏施。

持戒自撿不侵一切眾生財物，是名財施。

眾生見者慕其所行，又為說法令其開悟，又自思惟：我當堅持淨戒，與一切眾生作供養福田，令諸眾生得無量福，如是種種名為法施。

一切眾生皆畏於死，持戒不害，是則無畏施。

復次，菩薩自念：我當持戒，以此戒報，為諸眾生作轉輪聖王、或作閻浮提王、若作天王，令諸眾生，滿足於財無所乏短。然後坐佛樹下，降伏魔王，破諸魔軍，成無上道，為諸眾生說清淨法，令無量眾生度老病死海，是為持戒因緣生檀波羅蜜。

3、 戒能生忍（大正25，162c2~21）：

      云何持戒生忍辱？持戒之人心自念言：我今持戒，為持心故，若持戒無忍，當墮地獄。雖不破戒，以無忍故，不免惡道，何可縱忿不自制心！但以心故，入三惡趣，是故，應當好自勉強，懃修忍辱。

復次，行者欲令戒德堅強，當修忍辱。所以者何？忍為大力，能牢固戒，令不動搖。復自思惟：我今出家形與俗別，豈可縱心如世人法？宜自勉勵，以忍調心，以身口忍，心亦得忍，若心不忍，身口亦爾。是故，行者當令身口心忍，絕諸忿恨。

復次，是戒略說，則有八萬，廣說則無量，我當云何能具持此無量戒法？唯當忍辱，眾戒自得！譬如有人得罪於王，王以罪人，載之刀車，六邊利刃，間不容間，奔逸馳走，行不擇路，若能持身，不為刀傷，是則殺而不死。持戒之人，亦復如是，戒為利刀，忍為持身，若忍心不固，戒亦傷人。

又復，譬如老人夜行，無杖則蹶，忍為戒杖，扶人至道，福樂因緣不能動搖。

如是種種，名為持戒生羼提波羅蜜。

4、 戒能生精進（大正25，162c21~163a20）：

      云何持戒而生精進？持戒之人，除去放逸，自力懃修習無上法，捨世間樂入於善道，志求涅槃以度一切，大心不懈以求佛為本，是為持戒能生精進。

復次，持戒之人，疲厭世苦老病死患，心生精進必求自脫，亦以度人。

譬如野干在林樹間，依隨師子及諸虎豹，求其殘肉以自存活，有時空乏，夜半踰城，深入人舍，求肉不得，屏處睡息不覺，夜竟，惶怖無計：走，則慮不自免；住，則懼畏死痛，便自定心，詐死在地。

眾人來見，有一人言：我須野干耳，即便截取。野干自念：截耳雖痛，但令身在。次有一人言：我須野干尾，便復截去。野干復念：截尾雖痛，猶是小事。

次有一人言：我須野干牙。野干心念：取者轉多，儻取我頭，則無活路，即從地起，奮其智力，絕踊間關，徑得自濟。

行者之心，求脫苦難亦復如是！若老至時，猶故自寬，不能慇懃，決斷精進，病亦如是！以有差期，未能決計，死欲至時，自知無冀，便能自勉，果敢慇懃，大修精進，從死地中，畢至涅槃。

復次，持戒之法，譬如人射，先得平地，地平然後心安，心安然後挽滿，挽滿然後陷深。戒為平地，定意為弓，挽滿為精進，箭為智慧，賊是無明。若能如是展力精進，必至大道以度眾生。

復次，持戒之人能以精進，自制五情，不受五欲，若心已去，能攝令還，是為持戒能護諸根。

護諸根則生禪定，生禪定則生智慧，生智慧得至佛道，是為持戒生毘梨耶波羅蜜。

5、 戒能生禪定（大正25，163a20~b10）：

      云何持戒生禪？人有三業作諸善，若身口業善，意業自然入善，譬如曲草生於麻中，不扶自直。

持戒之力，能羸諸結使，云何能羸？若不持戒，瞋恚事來，殺心即生，若欲事至，婬心即成。若持戒者，雖有微瞋，不生殺心；雖有婬念，婬事不成；是為持戒，能令諸結使羸。諸結使羸，禪定易得，譬如老病失力，死事易得。結使羸故，禪定易得。

復次，人心未息，常求逸樂，行者持戒，棄捨世福，心不放逸，是故易得禪定。

復次，持戒之人，得生人中，次生六欲天上，次至色界，若破色相，生無色界，持戒清淨，斷諸結使，得阿羅漢道，大心持戒愍念眾生，是為菩薩。

復次，戒為撿麤，禪為攝細。

復次，戒攝身口，禪止亂心，如人上屋，非梯不昇，不得戒梯，禪亦不立。

復次，破戒之人，結使風強，散亂其心，其心散亂，則禪不可得。持戒之人，煩惱風軟，心不大散，禪定易得。

如是等種種因緣，是為持戒生禪波羅蜜。

6、 戒能生般若（大正25，163b10~24）

  云何持戒能生智慧？持戒之人，觀此戒相從何而有？知從眾罪而生，若無眾罪，則亦無戒，戒相如是，從因緣有，何故生著？譬如蓮華出自污泥，色雖鮮好，出處不淨，以是悟，心不令生著，是為持戒生般若波羅蜜。

復次，持戒之人，心自思惟：若我以持戒，貴而可取，破戒，賤而可捨者，若有此心，不應般若。以智慧籌量，心不著戒，無取、無捨，是為持戒生般若波羅蜜。

復次，不持戒人，雖有利智以營世務，種種欲求，生業之事，慧根漸鈍，譬如利刀以割泥土，遂成鈍器。若出家持戒，不營世業，常觀諸法實相、無相，先雖鈍根，以漸轉利。

如是等種種因緣，名為持戒生般若波羅蜜。

九、《大智度論》中說的「尸羅波羅蜜」，有什麼戒律的條文嗎？其內容是什麼？

（一）《大品般若經》卷5〈問乘品（摩訶衍品）〉，大正8，250a13~16：

    云何名尸羅波羅蜜，須菩提！菩薩摩訶薩以應薩婆若心，自行十善道，亦教他行十善道，以無所得故，是名菩薩摩訶薩尸羅波羅蜜。
（二）《大智度論》卷46〈釋摩訶衍品〉，大正25，393b12~15：
[經]云何名尸羅波羅蜜，須菩提！菩薩摩訶薩以應薩婆若心，自行十善道，亦教他行十善道，用無所得故，是名菩薩摩訶薩不著尸羅波羅蜜。
十、十善道具有什麼特色？
（一）《十住經》卷1〈離垢地第2〉，大正10，504b23~505b3：

諸佛子，菩薩欲住是離垢地，從本已來。
離一切殺生，捨棄刀杖，無瞋恨心，有慚有愧，於一切眾生，起慈悲心，常求樂事，尚不惡心惱於眾生，何況麤惡？
離諸劫盜，資生之物，常自滿足，不壞他財，若物屬他，他所受用，他所攝者，於是物中，一草一葉，不與不取，何況過者？
離於邪婬，自足妻色，不求外欲，屬他女人，尚不生心，何況從事？
離於妄語，常真語實語，諦語隨語，不作憎惡妄語，乃至夢中，尚不妄語，何況故作妄語？
離於兩舌，無破壞心，此聞不向彼說，彼聞不向此說，於鬥諍離散人中，常好和合。
離於惡口，所有言語，麤[麩-夫+黃]苦惡，令他瞋惱，又以瞋慢，令他怖畏惱熱，不愛不喜，自壞其身，亦壞於他，如是等語，皆悉捨離。所有言語，甚可喜樂，美妙悅耳，能化人心，和柔具足，多人愛念，能令他人歡喜悅樂，常出如是之語。
離於綺語，常自守護所可言說，應作不作，常知時語實語、利益語、順法語、籌量語，不為戲樂語，乃至戲笑，尚不綺語，何況故作。
不貪他物，若有屬他，他所貪著，他所攝用，不作是念，我當取之。
離瞋害心、嫌恨心、迫熱心等。常於眾生，求好事心、愛潤心、利益心、慈悲心。
離於占相，習行正見，決定深信罪福因緣，離於諂曲，誠信三寶，生決定心。菩薩如是，常護善道，作是思惟：「眾生墮諸惡道者，皆由十不善道因緣，我今當自住十善法，亦當為人說諸善法，示正行處。」何以故？若人自不行善，為他說法，令住善者，無有是處，又是菩薩，復深思惟。
行十不善道因緣故，則墮地獄畜生餓鬼。
行十善道因緣故，則生人處，乃至有頂處生。
又是十善道，與智慧和合修行，心劣弱者，樂少功德，厭畏三界，大悲心薄，從他聞法，至聲聞乘。
復有人，行是十善道，不從他聞，自然得知，不能具足大悲方便，而能深入眾因緣法，至辟支佛乘。
復有人行是十善道，清淨具足，其心廣大無量無邊，於眾生中，起大慈悲，有方便力，志願堅固，不捨一切眾生故，求佛大智慧故，清淨菩薩諸地故，能淨諸波羅蜜故，能入深廣大行，又能清淨行是十善道，乃至能得佛十力、四無所畏、四無礙智、大慈大悲、乃至具足一切種智，集諸佛法。
是故我等，應行十善道，常求一切智慧，是菩薩復作是思惟：「此十不善道，上者地獄因緣，中者畜生因緣，下者餓鬼因緣。
於中殺生之罪，能令眾生墮於地獄、畜生、餓鬼。若生人中，得二種果報：一者短命、二者多病。
劫盜之罪，亦令眾生墮於地獄、畜生、餓鬼道。若生人中，得二種果報：一者貧窮、二者共財不得自在。
邪婬之罪，亦令眾生墮於地獄、畜生、餓鬼道。若生人中，得二種果報：一者婦不貞良，二者得不隨意眷屬。
妄語之罪，亦令眾生墮三惡道。若生人中，得二種果報：一者多被誹謗，二者恒為多人所誑。
兩舌之罪，亦令眾生墮三惡道。若生人中，得二種果報：一者得弊惡眷屬，二者得不和眷屬。
惡口之罪，亦令眾生墮三惡道。若生人中，得二種果報：一者常聞惡音，二者所可言說恒有諍訟。
綺語之罪，亦令眾生墮三惡道。若生人中，得二種果報：一者所有言語，人不信受；二者有所言說，不能分了。
貪欲之罪，亦令眾生墮三惡道。若生人中，得二種果報：一者多欲，二者無有厭足。
瞋惱之罪，亦令眾生墮三惡道。若生人中，得二種果報：一者常為他人，求其長短；二者常為他所惱害。
邪見之罪，亦令眾生墮三惡道。若生人中，得二種果報：一者常生邪見之家，二者其心諂曲。
諸佛子，如是十不善道，皆是眾苦大聚因緣。

（二）《大智度論》卷46〈釋乘乘品第16〉，大正25，395b18~c18：

問曰：尸羅波羅蜜則總一切戒法，譬如大海總攝眾流，所謂不飲酒、不過中食、不杖加眾生等。是事十善中不攝，何以但說十善？

答曰：佛總相說六波羅蜜，十善為總相戒，別相有無量戒。不飲酒、不過中食，入不貪中。杖不加眾生等，入不瞋中，餘道隨義相從。

戒名身業口業，七善道所攝，十善道及初後。如發心欲殺，是時作方便，惡口、鞭打、繫縛、斫刺、乃至垂死，皆屬於初。死後剝皮、食噉、割截歡喜，皆名後。奪命是本體，此三事和合總名殺不善道。以是故知，說十善道則攝一切戒。
復次是菩薩生慈悲心，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布施利益眾生，隨其所須皆給與之，持戒不惱眾生，不加諸苦常施無畏，十善業道為根本，餘者是不惱眾生遠因緣。
戒律為今世取涅槃故，婬欲雖不惱眾生，心繫縛故為大罪，以是故戒律中婬欲為初。
白衣不殺戒在前，為求福德故，菩薩不求今世涅槃，於無量世中往返生死修諸功德。
十善道為舊戒，餘律儀為客。

復次若佛出好世則無此戒律，如釋迦文佛，雖在惡世十二年中亦無此戒，以是故知是客。
復次有二種戒，有佛時或有或無，十善有佛無佛常有。
復次戒律中戒雖復細微，懺則清淨。犯十善戒雖復懺悔，三惡道罪不除。如比丘殺畜生，雖復得悔罪報猶不除，如是等種種因緣故，但說十善業道，亦自行亦教他人，名為尸羅波羅蜜，十善道七事是戒，三為守護故，通名為尸羅波羅蜜。
（三）十善道的特色
1. 依發心不同，通世間、出世間：
A. 人、天福樂；
B. 聲聞、緣覺解脫果；
C. 菩薩、佛。

2. 屬於「道德規範」，持之則清淨，犯之則染污受惡果。

3. 通於有佛，無佛時代。

4. 通於受戒，不受戒。

5. 通於在家，出家。

6. 通於男眾；女眾。

7. 特重意業。

        （參見釋厚觀，〈《大智度論》中的十善道〉，《護僧》第6期，1997年1月15日，p.42~p.43）

· 印順法師著《成佛之道》p.110~ p.113；（增注本），p.114~p.117：

    十善業也稱十善戒。在如來制訂的律儀──有授受儀式的律儀中，並無十善業。但依《華嚴經‧十地品》，《優婆塞戒經》等，《入中論》，《攝波羅蜜多論》等，同說十善業道為菩薩戒。從《阿含經》以來，十善業為主要的德行，與五戒並稱。佛法中，戒與律儀，是同而又多少不同的。無論是自誓受，從師受，都是戒，根本為十善業。依據修學者環境，根性，制訂不同的應守規律，如五戒，八戒等八種律儀（攝盡聲聞法的戒律），是戒，也是律儀。所以在這戒福業中，再說德行根本的十善業。

    十善業，分身口意三類。身善業有三：「不殺」生，不「盜」，不「邪淫」，與五戒的前三相同。語善業有四：「不妄語」，不「兩舌」，「不惡口」，不「綺語」。不妄語，與五戒同。不兩舌是：不存破壞他人和好的動機，東家說西，西家說東，搬弄是非，挑撥離間。不惡口是：不說粗惡的，使人難堪的語言，如呵罵，冷嘲熱諷，尖酸刻薄的批評，惡意攻訐等。不綺語是：不說無意義語，如誨盜誨淫，情歌艷曲，說笑搭訕，或者天南地北，「言不及義」。這不但浪費時光，而且有害身心。十善業的重視語業，正說明了這是人類和樂共處的根本德行。人類以語言而傳達彼此的情意，如人與人間，盡是些妄語，兩舌，惡口，綺語，試問人類的和樂──齊家治國平天下，從何說起？語言的傳達，雖說「人口快如風」，到底還不易傳播。自從有了文字，就能傳遠傳久；加上近代發明的電話，電視等，這一世界的人類意識，更是息息相通。然而息息相通的，充滿了妄語，兩舌，惡口，綺語（黃色黑色等），我們現在正進入這樣的世界。宣傳建設人類的永久和平，而違反人類的正常德行，真是緣木而求魚了！意善業有三：「離貪」欲，離「瞋」恚，離「邪見」。離貪欲是：對於他人的財物，妻室（丈夫），權位，不起貪戀而欲得的心理，不作取得他財等計劃，自己安分知足，離貪欲心。離瞋恚是：對他不起瞋恚忿恨心，不作損害他人的設想。離邪見就是正見，正見有善惡，業報，前生後世，凡夫聖人等。意業雖是內心的，但發展出來，就會成為身語的行為。十善業的反面，是十惡業。離十惡，行十善，實為任何人所應行的德行。

    「諸善」業，原是極多的，但從顯見的重業來說，是十善。所以善業的「根本」，「佛說」就是「十善業」。在大乘法中，這是菩薩戒；也是聲聞，緣覺，天，人──一切善行的根本，所以說：「人天善所依」止，「三乘聖法」由之而成「立」。在佛法中，十善業是徹始徹終的德行，如《海龍王經》說：「諸善法者，是諸人天眾生圓滿根本依處，聲聞獨覺菩提根本依處，無上正等菩提根本依處。何等名為根本依處？謂十善業」。又說：「十善業道，是生人天，得學無學諸沙門果，獨覺菩提，及諸菩薩一切妙行，一切佛法所依止處」。

· 另外請參閱印順法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大乘戒學〉p.1189~ p.1210：

（四）十不善道的加行、根本、後起
  《大毘婆沙論》卷113，大正27，583b12~584a12：

    今當顯示十不善業道，根本加行後起三種差別：

彼斷生命三種者：謂若屠羊者，彼先詣羊所，若買、若牽、若縛、若打，乃至命未斷，爾時所有不善身語業，是斷生命加行。

若以殺心正斷他命，爾時所有不善身表，及此剎那無表，是斷生命根本。

從是以後即於是處，所有剝皮斷截支肉，或賣、或食，所起不善身語表、無表業，是斷生命後起。

不與取三種者：謂初起盜心往彼彼處，圖謀、伺察、攻牆、斷結，取他財寶，乃至舉物，未離本處，爾時所有不善身語業，是不與取加行。

若以盜心正取他物，舉離本處，爾時所有不善身表，及此剎那無表，是不與取根本。從是以後，或物主覺，乃至相繫相害，則以殺生加行，為偷盜後起，若主不覺，分張受用，爾時所起不善身語表、無表業，是不與取後起。

欲邪行三種者：謂以欲火所燒逼故，若信、若書、若飲食、財寶以表愛相，彼或摩、或觸，乃至未和合前，所有不善身語業，是欲邪行加行。

若於爾時彼此和合，所起不善身表，及此剎那無表，是欲邪行根本。

此中有說：纔和合時即成業道；有說：暢熱惱時，方成業道。

從是以後，即依此事所有不善身語表、無表業，是欲邪行後起。

虛誑語三種者：謂以財利名譽等故，對一有情，或大眾會，矯為明證，覆想而說，乃至未發所攝受虛誑語言，爾時所有不善身語業，是虛誑語加行。

若正發所攝受虛誑語言，爾時所有不善語表，及此剎那無表，是虛誑語根本。

從是以後，即依此事所起不善身語表、無表業，是虛誑語後起。

離間語三種者：謂以財利名譽等故，種種方便於他親友，破壞離間，乃至未發正破壞言，爾時所有不善身語業，是離間語加行。

若以壞意，正發壞言，爾時所有不善語表，及此剎那無表，是離間語根本。

從是以後，即依此事所起不善身語表、無表業，是離間語後起。

此中有說，若離間語令他沮壞，方成業道，若爾者，破壞聖人應非業道。然離間語壞聖者重，如是說者，但起壞心作離間語，若壞不壞皆成業道。

麤惡語三種者：謂彼本性多瞋恚故，將出語時先現憤發，身掉色變，怒目叱吒，住彼人所，乃至未發正毀辱言，爾時所有不善身語業，是麤惡語加行。

若至其所發毀辱言，爾時所有不善語表，及此剎那無表，是麤惡語根本。

從是以後，即依此事所起不善身語表、無表業，是麤惡語後起。

此中有說，令彼瞋惱，方成業道，若爾者，罵離欲者應非業道。然麤惡語罵離欲者重，如是說者，但懷憤恚發麤惡言，若惱不惱悉成業道。

雜穢語三種者：謂以財利、恭敬、名譽、及戲樂故，樂作種種非義、非時、不應法語，或俳優者，欲作愚者歡笑語時，指顧跳躍，作諸言笑，乃至未發彼根本語，爾時所有不善身語業，是雜穢語加行。

若正發起諸無義說雜戲語時，所有不善語表，及此剎那無表，是雜穢語根本。

從是以後，即依此事所起不善身語表、無表業，是雜穢語後起。

其餘貪欲、瞋恚、邪見，意三業道起即根本，非有加行後起差別。

※身三、口四之加行、後起，說一切有部重於不善身、語業；《大智度論》包含不善意業。
十一、意業在十善道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一）十善道：身→1.不殺生 2.不偷盜 3.不邪淫  

              口→4.不妄語 5.不兩舌 6.不惡口 7.不綺語

              意→8.離貪欲 9.離瞋恚 10.離邪見

（二）意業為重

1.《大智度論》卷46，大正25，395c17~18：

十善道，七事是戒，三為守護故，通名為尸羅波羅蜜。
2.《大智度論》卷86，大正25，663a12~14：

貪欲增長起貪嫉不善道，瞋恚增長起恚惱不善道，愚癡增長起邪見不善道。三毒[是]三不善道因，三不善道是七不善道因。
3.《大智度論》卷80，大正25，624a13~19：

有菩薩摩訶薩深行檀波羅蜜，安住檀波羅蜜中布施眾生時得慈心，從慈能起慈身口業，是時菩薩即取尸羅波羅蜜。何以故？慈業是三善道，尸羅波羅蜜根本，所謂不貪、不瞋、正見，是三慈業能生三種身業、四種口業。慈即是善業，為利益眾生故名為慈。

※參見釋厚觀，〈《大智度論》中的十善道〉，《護僧》第6期，1997年1月15日，p.42~p.43。

※不貪、不瞋、正見是七善、十善的原動力

   A．《雜阿含》卷37（1049）大正2，274b

B．《大毘婆沙論》卷116，大正27，605c~606c

   C．《俱舍論》卷16，大正29，85b8~86a6

4. 施設意業為最重
A.《中阿含》卷32（133）〈優婆離經〉，大正1，628a~b：
瞿曇！我尊師尼揵親子，為我等輩施設三罰，令不行惡業，不作惡業，云何為三？身罰、口罰、及意罰也。

世尊又復問曰：「苦行！云何身罰異、口罰異、意罰異耶？」

長苦行尼揵答曰：「瞿曇！我等身罰異、口罰異、意罰異也。」

世尊又復問曰：「苦行！此三罰如是相似，尼揵親子施設何罰為最重，令不行惡、不作惡業，為身罰？口罰？為意罰耶？」

長苦行尼揵答曰：「瞿曇！此三罰如是相似，我尊師尼揵親子施設身罰為最重，令不行惡所，不作惡業。口罰不然，意罰最下，不及身罰極大甚重。」

世尊又復問曰：「苦行！汝說身罰為最重耶？」

長苦行尼揵答曰：「瞿曇！身罰最重。」

世尊復再三問曰：「苦行！汝說身罰為最重耶？」

長苦行尼揵亦再三答曰：「瞿曇！身罰最重。」於是世尊再三審定長苦行尼揵如此事已，便默然住。

長苦行尼揵問曰：「沙門瞿曇施設幾罰？令不行惡業、不作惡業。」

爾時，世尊答曰：「苦行！我不施設罰，令不行惡業、不作惡業。我但施設業，令不行惡業、不作惡業。」

長苦行尼揵問曰：「瞿曇施設幾業？令不行惡業、不作惡業？」

世尊又復答曰：「苦行！我施設三業，令不行惡業、不作惡業。云何為三？身業、口業、及意業也。」

苦行尼揵問曰：「瞿曇！身業異？口業異？意業異耶？」

世尊又復答曰：「苦行！我身業異、口業異、意業異也。」

長苦行尼揵問曰：「瞿曇！此三業如是相似，施設何業為最重，令不行惡業、不作惡業，為身業？口業？為意業耶？」

世尊又復答曰：「苦行！此三業如是相似，我施設意業為最重，令不行惡業、不作惡業，身業、口業則不然也。」

B.《佛說興起行經》卷下，大正4，171b~c：

佛語阿闍世王：「我所說緣法，有上、中、下身口意行。」阿闍世王復問：「何者為重？何者為中？何者為下？」佛語阿闍世王：「意行最重，口行處中，身行在下。」阿闍世王復問佛。佛答曰：「身行麤現，此事可見，口行者耳所聞，此二事者，世間所聞見。」佛語大王：「意行者，設發念時，無聞見者，此是內事眾行，為意釘所繫。」王復問佛：「意不可見，云何獨繫意釘耶？」佛答王曰：「若男子女人，設欲身行殺、盜、婬者，先當思惟：朝中人定，何時可行也？思惟何處可往？」佛復語王：「夫人作行，先心計挍，然後施行，是故繫於意釘，不在身口也。」佛復語王：「是口行者，欲行口行時，先意思惟：若在大會講論法時，若在都坐斷當律時，設問我者，我當違反彼說，此間非是已事，若有是語者，我當反之。此受他意氣故，作是語耳。若行此三事不著者，復更作計，當往鬥之曰：彼欲殺汝，破汝壞汝，汝當隨我語，莫信他人，若作此兩舌者，成於虛偽，滅其正法，命終之後，墮於泥犁。」佛語王：「是故口行繫於意釘，不繫身口。」王復問佛：「何以故？」佛答王曰：「身三口四，皆繫意釘，意不念者，身不能獨行，是故身口繫意釘。」於是世尊，即說偈曰：
　　意中熟思惟　　　然後行二事　　佯慚於身口　　　未曾愧心意
　　先當慚於意　　　然後恥身口　　此二不離意　　　亦不能獨行　
C.《成實論》卷9〈三業輕重品119〉大正32，307a5~308a25：
三業中何者為重？身業耶？口業耶？意業耶？
問曰：有人言：身、口業重，非意業也。所以者何？身、口業定實故，如五逆罪皆因身口所造。又身口能成辦事，如人發心殺此眾生，要以身口能成其事，非但意業得殺生罪，亦非但發心得起塔寺梵福德也。又若無身口但意業者，則無果報。
如人發心：我當布施，而實不與，則無施福。
又非但隨願事得成辦，如人發願為大施會，而實不與，則無會福，若心業大者，應得施福，然則業報錯亂。
又比尼中無意犯罪，若意業大，何故不犯？
又若發心便得福者，福則易得，行者何故捨此易業，而為施等難行業耶？又若然者，則福無盡，如人但空發心，竟無所用，何所盡也，以財物有量，故福可盡。

又不但發心能損益他，如飢渴眾生要須飲食，非心業能除。

又世間人衰利大甚，以心輕躁難制伏故，無惡不起，則己受重衰，若發善心欲造福業，則己獲大利，是則過甚。

又若意業大，發心欲殺生，則墮地獄，如是雖久集戒等，復何所益？

又行持戒等諸善功德，無有安隱，所以者何？但一發心便得罪故。

又經中說：身口業麤故先斷，斷麤煩惱故得心定。

又發婬心，則為婬已，便應犯戒。若發心不名婬者，離此婬心，更有何法名為婬耶？

有所起作業皆由身口，不以意業，如欺他人，必由口業得妄語罪。

又如先說四種因緣，得殺生罪：謂有眾生、有眾生想、有欲殺心、斷其命，以四事成罪，當知不以意業為重。

又如佛言：若小兒從生習慈，能起惡業、思惡業耶？故知但身口業惡，非意業也。

答曰：汝言身口業重，非意業者，是事不然。所以者何？經中佛說：心為法本，心尊、心導、心念，善惡即言、即行，故知意業為重。

又意差別故，身口業有差別，如上、中、下等，離心無身口業。

又經中說故起作業，必應受報。

又說七種淨福，三種但用意業，此七淨福，於財福為勝。

又慈是意業，經說慈心得大果報，如經說：我昔七歲修集慈故，於七大劫不還此間，故知意業為重，則能遍覆一切世界。

又意業為重，如意業報故，壽八萬大劫。

又意業勢力，勝身口業，如行善者，將命終時，生邪見心，則墮地獄；行不善者，死時起正見心，則生天上，當知意業為大。

又經中說：於諸罪中邪見最重。

又說：若人得世間上正見，雖往來生死，乃至百千歲，終不墮惡道。

又意業力勝身口業，如和利經中說：外道神仙起一瞋心，即滅那羅于陀國，如檀特等諸嶮難處，皆是仙人瞋心所作。

又意業能即得果報，如經中說：若是人今死，即入地獄，即生天上，如[矛*(替-曰+貝)]鉾離手。

又此意業，積集垢法，乃至入阿鼻地獄，積集善法乃至泥洹。

又心有報故，身口得報，以不故業無果報故。

又不離意業，有身口業報，若意依身口，行善不善，名身口業離身口業意業有報，離意業身口無報，故知意業為重，非身口業。

汝雖言身口業定實，如五逆罪，皆身口所作故名重者，是事不然！以思重、事重，故業重，非身口重故重。

又以心決定故，業則定實，如但以心力，入正法位，亦以心力能具逆罪。若無心者，雖殺父母，亦無逆罪，故知身口無力。

汝言身口能辦事者，是亦不然！以事訖名辦，若奪他命已得殺生罪，非起身口業時，事訖時要須心力，是故非身口也。

汝言但空發心無果報者，是事不然！如經中說：發強心故，即生天上，即入地獄，云何言意業無果報耶？

汝言非但以願能成事者，是亦不然！又人深發善心，勝大會福。

汝言意無犯罪，是亦不然！若發惡心即時得罪，如佛說有三種罪：身、口、意罪，故知但發惡心，不得無罪，但不結戒以難持故，麤罪持戒能遮，細罪定等能除。

汝言罪福易者，是事不然！人以心力薄故，捨易為難，如慈心等其福甚多，非布施也，但以眾生智力劣弱，不能行慈等意業故，為施等以離華香等諸供養等具，淨心難得，故汝言福無盡者，亦以此答，是人若有智力，則能得無盡善法。

汝言意業無所損益，是事不然！以身口業皆為意業所導，故不名勝。以隨力所起，是則為勝。

又諸利益，皆由行慈心者。所以者何？以行慈力故，風雨順時，百穀成熟，如劫初時粳米自生，至十歲人時，是事皆無，云何言慈心無利益耶？又行慈者，能盡一切不善業根，由不善業有諸衰惱，云何言行慈無大利益？若一切眾生行慈心者，盡生善處，一切自然不須加功，故知慈福最為深厚。

又或時以慈布施利益眾生，或但以慈利，又行慈者，眾生若觸其身，若入影中，皆得快樂，當知慈福勝於施等。

汝言衰利太甚，是先已答，謂以意力損益眾生，故知意業為重。

汝言久集戒等，無所益者，是亦不然！以意淨故則持戒淨，若意不淨戒亦不淨，如七種婬經中說。

又戒清淨得大果報，如經說持戒者所願隨意，謂戒淨故，又若淨持戒得安隱，心非餘法也。

汝言身口業麤故先斷，是事不然！以微細善得大果報，如禪定中思。

汝言若發婬心，便應犯戒，是事不然！若人意業不淨，則戒亦不淨，又得罪福異結戒法異。

汝言所起作業由身口者，皆以總答，謂身口業法異，意業法異，身口業要由作成，如以四因緣成殺生罪。不離心業，又世間眾生謂身口業惡，意業不爾，又意業不加於人，亦不可得有，又先說罪福相，以是故但意業重，非身口也。

十二、十善道應具備什麼樣的條件才可以稱為「菩薩戒」？
（一）《大品般若經》卷5，〈問乘品（摩訶衍品）第18〉，大正8，250a13~16：

云何名尸羅波羅蜜？須菩提！菩薩摩訶薩以應薩婆若心，自行十善道，亦教他行十善道，以無所得故，是名菩薩摩訶薩尸羅波羅蜜。
（《大智度論》卷46〈釋摩訶衍品〉大正25，393b12~15）
（二）《十住經》卷一，大正10，504b~505b：

行十善道因緣故，則生人處，乃至有頂處生。

又是十善道，與智慧和合修行，心劣弱者，樂少功德，厭畏三界，大悲心薄，從他聞法，至聲聞乘。

復有人行是十善道，不從他聞，自然得知，不能具足大悲方便，而能深入眾因緣法，至辟支佛乘。

復有人行是十善道，清淨具足，其心廣大無量無邊，於眾生中，起大慈悲，有方便力，志願堅固，不捨一切眾生故，求佛大智慧故，清淨菩薩諸地故。能淨諸波羅蜜故，能入深廣大行，又能清淨行是十善道，乃至能得佛十力，四無所畏，四無礙智，大慈大悲，乃至具足一切種智，集諸佛法。

（三）《成佛之道》（增註本）p.294~p.295：

菩薩淨戒，是不離三心而修的，所以菩薩雖自己嚴持淨戒，而決「不輕」視「毀犯」戒法的眾生。從大悲心來說，這是可憐憫，而不是可輕視的。雖然犯戒，不是不可能還復清淨，不是不可能成佛的。凡輕視毀犯的，一定是自以為持戒，自己是怎樣的清淨如法。不知道這早落在我執我慢的分別心中，不成菩薩的戒波羅蜜多了。而且，如輕視毀犯，由於意識上的對立，不容易教化他，也就失去菩薩利他的方便。倒不如不輕毀犯，憐愍而安慰他，容易把他感化過來。所以菩薩的淨戒，是無所得的空慧為方便，對於「持」戒「犯」戒，都是「不著」相的。能達『持戒犯戒不可得故』，就是三輪體空的淨戒波羅蜜多了。

十三、比較「十善道」與「比丘戒」之異同。

（一）「比丘戒」包括：「道德規範」、「生活規定」、「僧團公約」；「十善道」屬於「道德規範」，持之則清淨，犯之則染污受惡果。

（二）「比丘戒」唯於有佛時才有；「十善道」通於有佛，無佛時代。

（三）「比丘戒」唯人才能受戒，且有年齡、身體上的限制等；「十善道」則無此限制，且在家、出家皆可持守，但在家眾的十善道是「不邪淫」，出家眾的十善道是「不淫」。
（四）「比丘戒」與「比丘尼戒」之戒條男女有別；「十善道」則通於男、女、老、少。
（五）「比丘戒」重身、口；「十善道」特重意業。

※印順法師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大乘戒學〉，p.1190：

菩薩行，以六波羅蜜為主，是依傳說的菩薩「本生」，歸類而成立的。「本生」所傳說的菩薩，有的是在家人，也有出家的（還有鬼神與畜生）；或生於佛世，或生於沒有佛法的時代。通於在家、出家，有佛、無佛時代的菩薩，所有的戒波羅蜜，與釋尊為弟子所制的戒律，意義有點不同。釋尊為在家弟子，制立「五戒」與「八關齋戒」；為出家弟子，制立「比丘戒」，「比丘尼戒」，「沙彌、沙彌尼戒」，「式叉摩那戒」。這是分在家與出家的為兩大類，出家中又分男眾與女眾，比丘與沙彌等不同。適應現實世間──在家與出家的生活方式不同，男眾與女眾等不同，制立不同的戒法。佛制的戒法，特別是出家戒，不但是道德的軌範，也是共同生活的軌範。
傳說的菩薩，或出於沒有佛法的時代，所以菩薩戒法，是通於在家、出家的，有佛或無佛時代的，也無分於男女的善法。「十善」是符合這種意義的，所以「十善」成為菩薩戒波羅蜜的主要內容。《大智度論》說：「十善為總相戒」；「十善，有佛、無佛常有」。初期大乘經，以「十善」為菩薩戒，理由就在這裏。

※參見：印順法師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大乘戒學〉，p.1189~p.1210。
     ※參見：印順法師著《成佛之道》（增註本）p.113 ~p.116。

※參見：《大智度論》卷46〈釋乘乘品第16〉，大正25，395b~c

問曰：尸羅波羅蜜則總一切戒法，譬如大海總攝眾流，所謂不飲酒、不過中食、不杖加眾生等。是事十善中不攝，何以但說十善？
答曰：佛總相說六波羅蜜，十善為總相戒，別相有無量戒。不飲酒、不過中食，入不貪中。杖不加眾生等，入不瞋中，餘道隨義相從。

戒名身業口業，七善道所攝，十善道及初、後。如發心欲殺，是時作方便，惡口、鞭打、繫縛、斫刺、乃至垂死，皆屬於初。死後剝皮、食噉、割截歡喜，皆名後。奪命是本體，此三事和合總名殺不善道。以是故知，說十善道則攝一切戒。
復次，是菩薩生慈悲心，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布施利益眾生，隨其所須皆給與之，持戒不惱眾生，不加諸苦常施無畏，十善業道為根本，餘者是不惱眾生遠因緣。
戒律為今世取涅槃故，婬欲雖不惱眾生，心繫縛故為大罪，以是故戒律中婬欲為初。白衣不殺戒在前，為求福德故，菩薩不求今世涅槃，於無量世中往返生死修諸功德。
十善道為舊戒，餘律儀為客。

復次，若佛出好世則無此戒律，如釋迦文佛，雖在惡世十二年中亦無此戒，以是故知是客。
復次，有二種戒，有佛時或有或無，十善有佛無佛常有。
十四、何謂「性罪」？何謂「遮罪」？
（一）《瑜伽師地論》卷99，〈攝事分，調伏事〉，大正30，869c-870a

略有五法攝毘柰耶。何等為五？一者、性罪；二者、遮罪；三者、制；四者、開；五者、行。
云何性罪？謂性是不善能為雜染損惱於他，能為雜染損惱於自，雖不遮制，但有現行便往惡趣，雖不遮制，但有現行能障沙門。

云何遮罪？謂佛世尊觀彼形相不如法故，或令眾生重正法故，或見所作隨順現行性罪法故，或為隨順護他心故，或見障礙善趣壽命沙門性故，而正遮止。順現行性罪法故，或為隨順護他心故，或見障礙善趣壽命沙門性故，而正遮止。若有現行如是等事，說名遮罪。
（二）世親《攝大乘論釋》卷11，大正31，232c20~233a28

論曰：共學處戒者，是菩薩遠離性罪戒。
釋曰：殺生等名性罪，性罪必由煩惱起。染污心地後則作殺等業，又有制、無制。若作此業皆悉成罪故，名性罪。又如來未出世，及出世後未制戒，若人犯此罪，於世間中王等如理治罰，外道等為離此罪，立出家法故名性罪。
（三）《阿毘達磨順正理論》卷38〈辯業品第四之一〉，大正29，560b

何緣一切離性罪中，立四種為近事學處，然於一切離遮罪中，於近事律儀唯制離飲酒？
頌曰：遮中唯離酒，為護餘律儀。　
論曰：諸飲酒者心多縱逸，不能守護諸餘律儀。故為護餘令離飲酒，謂飲酒已於惡作說別悔墮落，眾餘他勝五部罪中不能防守。或有是處由此普於諸學處海擾亂違越，由此世尊知飲諸酒是起一切性罪因故，能損正念及正智故，能引破戒破見愚故，於一切種離遮罪中，唯說此為近事學處，故離飲酒雖遮戒攝，而於一切立學處中，與離性罪相隨而制。有言飲酒是性罪攝，相阿笈摩及正理故。阿笈摩者謂契經言：身有四惡行，殺生至飲酒不應遮罪是惡行攝。
又如上座鄔波離言：我當如何供給病者。世尊告曰：唯除性罪餘隨所應皆可供給，然有染疾釋種須酒，世尊不開以酒供給，非佛於彼染疾，苾芻自說是師而不憐愍，由正理者，聖者易生亦不犯故如殺生等，又離飲酒，世尊說為近事律儀如殺等故。正理論者作如是言：雖於此中若如理辯必遭一類愚者所譏，然彼心遊正法相外，無容枉理憚彼邪言，故我必應辯正法相，非飲諸酒是性罪攝，由此中無性罪相故。性罪遮罪其相云何？未制戒時諸離欲者決定不起是性罪相，若彼猶行，是名遮罪。又若唯託染污心行，是性罪相，若有亦託不染心行是名遮罪，為防餘失佛遮止故，今於此中應共思擇。
十五、決定罪報輕重的因素有那些？
（一）由五因緣決定所犯下、中、上品差別（《瑜伽師地論》卷99，大正30，870b5~c9）

無知放逸所犯眾罪，是不染污。由煩惱盛及以輕慢所犯眾罪，是其染污。由五因緣，當知所犯成下、中、上三品差別。何等為五？一、由自性故；二、由毀犯故；三、由意樂故；四、由事故；五、由積集故。

由自性者，謂他勝罪聚是上品罪，眾餘罪聚是中品罪，所餘罪聚是下品罪，復有差別，謂彼勝眾餘，是重品罪，隕墜別悔是中品罪，惡作罪聚是輕品罪，如是應知，由自性故諸所犯罪成下、中、上三品差別。

由毀犯者，謂無知故，及放逸故。所犯眾罪是下品罪，煩惱盛故所犯眾罪是中品罪，由輕慢故所犯眾罪是上品罪，如是應知，由毀犯故諸所犯罪成下、中、上三品差別。

由意樂者，謂由下品貪瞋癡纏所犯眾罪，是下品罪，若由中品是中品罪，若由上品是上品罪。如是應知，由意樂故諸所犯罪，成下、中、上三品差別。

由事故者，謂雖現行相似意樂，由其事非一類故，應知所犯成下、中、上三品差別，如以瞋纏於傍生趣所有眾生，故思殺害，生隕墜罪，即以如是相似瞋纏，或於其人或人形狀非父非母，故思殺害，生他勝罪，非無間罪，即以如是相似瞋纏，於人父母故思殺害，生他勝罪及無間罪，如是應知，由事別故，諸所犯罪成下、中、上三品差別。

由積集者，謂如有一，或犯一罪，不能如法速疾悔除，或二、或三、乃至或五，如是應知，由積集故，成下品罪。
從此已後，或犯十罪，或犯二十，或犯三十，乃至或犯可了數罪，不能如法速疾悔除，如是應知，由積集故，成中品罪。
若所犯罪其數無量不可了知，我今毀犯如是量罪，如是應知，由積集故成上品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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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犯罪其數無量

	中品罪
	眾餘罪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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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殺畜生（波逸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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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由六種差別，所犯成重。參閱《瑜伽師地論》卷68，大正30，677c17~678a1

由六種差別所犯成重：
一、制立差別，謂於學處而制立故。

二、事差別，謂雖同是波逸底迦，然殺生等所有性罪於餘遮罪有差別故。

三、穿穴差別，謂如有一數數犯故。

四、煩惱差別，謂如有一用其猛利貪瞋癡纏而毀犯故。

五、智差別，謂如有一善品微少智慧狹劣，雖等建立、等事、等穿、等煩惱起，然其所犯成極重障，非此相違有所犯者。如小水流少草能偃，於彼細草不能漂沒，如大水流聚積草木亦不能偃，此中道理當知亦爾。

六、時差別，謂如有一於其所犯不能速疾如法悔除，長時習已然後對治。

與此相違應知所犯名為輕罪。
十六、《大智度論》卷84（大正25，648a~b）中所說的「戒重罪輕」與「戒輕罪重」是什麼意思？
《大智度論》卷84〈釋三慧品第70之餘〉，大正25，648a15~b13：

[須菩提]問佛：若無分別者，供養真佛乃至無餘涅槃福故不盡，供養化佛亦爾不？
佛答：供養化佛真佛其福不異，何以故？佛得諸法實相故，供養福無盡，化佛亦不離實相故，若供養者心能不異，其福亦等。

問曰：化佛無十力等諸功德，云何與真佛等？

答曰：十力等諸功德皆入諸法實相，若十力等離諸法實相則非佛法，隨顛倒邪見。

問曰：若爾真化中定有諸法實相者，何以言惡心出佛身血得逆罪，不說化佛？

答曰：經中但說惡心出佛身血，不辯真化，若供養化佛得具足福者，惡心毀謗亦應得逆罪，惡人定謂化佛是真，而惡心出血，血則為出，便得逆罪。

問曰：若爾者毘尼中何以言殺化人不犯殺戒？

答曰：毘尼中皆為世間事攝眾僧故結戒，不論實相。何以故？毘尼中有人、有眾生，逐假名而結戒，為護佛法故不觀後世罪多少，有後世罪重戒中便輕，如道人鞭打殺牛羊等，罪重而戒輕。
讚歎女人，戒中重後世罪輕。殺化牛羊，則眾人不嫌、不譏、不論，但自得心罪，若殺真化牛羊，心不異者得罪等。然制戒意，為眾人譏嫌故為重，是故經中說意業最大，非身口業。如人大行布施，不及行慈三昧，行慈三昧眾生無所得，而自得無量福，邪見斷善根人不惱眾生，而入阿鼻地獄，是故供養化佛真佛以心等故，其福不異。
    ※請參閱：
1、釋厚觀〈《大智度論》的戒學思想〉，《諦觀》第65期，1991年4月25日，p.23~p.25。

2、釋厚觀〈《大智度論》における尸羅波羅蜜〉，《インド哲學佛教學研究》2，1994年9月，p.10~p.11。

十七、二乘人與菩薩對「戒」與「罪」的看法有何異同？
（一）《大智度論》卷39〈釋往生品第4之中〉，大正25，345b21~346a26：
    二乘人：以十不善道為罪……以身、口不善業為粗罪。

菩  薩：見有身、口、意所作是為罪；意不善業亦是粗罪；生二乘心是為罪。                 
[經]舍利弗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薩身業不淨、口業不淨、意業不淨？
[論]問曰：舍利弗智慧第一，何以故不識身、口、意惡業？
答曰：舍利弗於聲聞法中則知，菩薩事異故不知。如說若菩薩生聲聞辟支佛心，是為菩薩破戒，以是故舍利弗疑，不知何者是菩薩罪非罪。

復次，舍利弗知身三不善道、口四不善道、意三不善道，是為身、口、意罪。此中佛答：若菩薩取身、口、意相，是則為菩薩身、口、意罪，如是等因緣故舍利弗問。

[經]佛告舍利弗：若菩薩摩訶薩作是念，是身、是口、是意，如是取相作緣。舍利弗！是名菩薩身、口、意罪。舍利弗！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時，不得身、不得口、不得意。舍利弗！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時，若得身、得口、得意，用是得身、口、意故，能生慳心、犯戒心、瞋心、懈怠心、亂心、癡心，當知是菩薩行六波羅蜜時，不能除身、口、意麤業。

[論]釋曰：佛示舍利弗，法空中菩薩不見是三業，是為無罪，若見是三業是為罪，聲聞法中十不善道，是為罪業。摩訶衍中見有身、口、意所作是為罪。所以者何？有作有見，作者、見者，皆是虛誑故，麤人則麤罪，細人則細罪，如離欲界欲時，五欲五蓋為惡罪，初禪攝善覺觀為無罪，離初禪入二禪時覺觀為罪，二禪所攝義喜為無罪，乃至非有想非無想處亦如是，入諸法實相中，一切諸觀諸見諸法皆名為罪。

小乘人畏三惡道故，以十不善業為罪，大乘人以一切能生著心、取相法、與三解脫門相違者名為罪。

以是事異故名為大乘，若見有是三業雖不起惡，亦不名牢固，不見是身、口、意是三業根本，是為牢固，是菩薩法空故不見是三事，用是三事起慳貪相、犯戒相、瞋恚相、懈怠相、散亂相、愚癡相、因無故果亦無、如無樹則無蔭，若能如是觀者，則能除身口意麤業。
問曰：先說罪業今何以故言麤業？
答曰：麤業罪業無異，罪即是麤不名為細。

復次聲聞人以身口不善業名為麤，意不善業名為細，瞋恚邪見等諸結使名為麤罪，愛慢等結使名為細罪，三惡覺所謂欲覺瞋覺惱覺名為麤，親里覺國土覺不死覺名為細，但善覺名為微細，於摩訶衍中盡皆為麤以是故此說麤罪。

[經]舍利弗白佛言：世尊！菩薩摩訶薩云何除身、口、意麤業？佛告舍利弗：若菩薩摩訶薩不得身、不得口、不得意，如是菩薩摩訶薩能除身、口、意麤業。復次舍利弗，菩薩摩訶薩從初發意行十善道，不生聲聞心、不生辟支佛心，如是菩薩摩訶薩能除身、口、意麤業。

[論]問曰：何等身、口、意細業與相違者為麤？
答曰：如前所說者是。復次凡夫人業於聲聞業為麤，聲聞業於大乘為麤；復次垢業為麤，非垢業為細；能生苦受因緣業為麤，不生苦受因緣業為細；有覺有觀業為麤，無覺無觀業為細；復次見我乃至知者見者為麤，若不見我乃至知者見者，但見三業處五眾十二入十八界為細；復次有所見者名為麤，無所見者名為細；以是故佛告舍利弗，若菩薩不得身、口、意，是時則除三麤業。

復次初發意住畢竟空中一切法不可得，而常行十善道，不起聲聞、辟支佛心，以不取相心，一切諸善根，皆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名菩薩除身、口、意麤業罪名為清淨。
（二）《瑜伽師地論》卷41，大正30，517a7~518a6：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如薄伽梵，
<lb n="0517a08"/>於別解脫毘奈耶中，將護他故建立遮罪，
<lb n="0517a09"/>制諸聲聞令不造作，諸有情類未淨信者
<lb n="0517a10"/>令生淨信，已淨信者令倍增長，於中菩薩
<lb n="0517a11"/>與諸聲聞，應等修學無有差別。何以故？以
<lb n="0517a12"/>諸聲聞自利為勝，尚不棄捨將護他行，為
<lb n="0517a13"/>令有情未信者信，信者增長學所學處，何
<lb n="0517a14"/>況菩薩利他為勝。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
<lb n="0517a15"/>律儀，如薄伽梵，於別解脫毘奈耶中，為令
<lb n="0517a16"/>聲聞少事、少業、少悕望住，建立遮罪，制諸聲
<lb n="0517a17"/>聞令不造作，於中菩薩與諸聲聞不應
<lb n="0517a18"/>等學。何以故？以諸聲聞自利為勝不顧利
<lb n="0517a19"/>他，於利他中少事、少業、少悕望住，可名為
<lb n="0517a20"/>妙，非諸菩薩利他為勝，不顧自利，於利
<lb n="0517a21"/>他中少事、少業、少悕望住，得名為妙，如是
<lb n="0517a22"/>菩薩為利他故，從非親里長者、居士、婆羅
<lb n="0517a23"/>門等，及恣施家，應求百千種種衣服，觀彼
<lb n="0517a24"/>有情有力無力，隨其所施如應而受，如說
<lb n="0517a25"/>求衣求<gaiji cb='CB0425' des='[金*本]' uni='9262' >鉢</gaiji>亦爾。如求衣<gaiji cb='CB0425' des='[金*本]' uni='9262' >鉢，</gaiji>如是自求種種
<lb n="0517a26"/>絲縷，令非親里為織作衣，為利他故應畜
<lb n="0517a27"/>種種憍世[02]耶衣，諸坐臥具事各至百，生色
<lb n="0517a28"/>可染百千俱胝，復過是數亦應[03]取積，如
<lb n="0517a29"/>是等中少事、少業、少悕望住，制止遮罪，菩薩<pb ed="T" id="T30.1579.0517b" n="0517b"/>
<lb n="0517b01"/>不與聲聞共學。安住淨戒律儀菩薩，於利
<lb n="0517b02"/>他中懷嫌恨心、懷恚惱心，少事、少業、少悕
<lb n="0517b03"/>望住，是名有犯有所違越，是染違犯。若有
<lb n="0517b04"/>嬾#01#惰、懈怠、忘念、無記之心，少事、少業、少悕望
<lb n="0517b05"/>住，是名有犯有所違越，非染違犯。
</p>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善權方便為利他故，於諸性罪少分現行，由是因緣於菩薩戒無所違犯生多功德。謂如菩薩見劫盜賊為貪財故欲殺多生，或復欲害大德聲聞獨覺菩薩，或復欲造多無間業，見是事已發心思惟：我若斷彼惡眾生命墮那落迦，如其不斷，無間業成當受大苦，我寧殺彼墮那落迦，終不令其受無間苦，如是菩薩意樂思惟，於彼眾生或以善心或無記心，知此事已為當來故深生慚愧，以憐愍心而斷彼命，由是因緣於菩薩戒無所違犯生多功德。又如菩薩見有增上增上宰官、上品暴惡，於諸有情無有慈愍，專行逼惱，菩薩見已起憐愍心，發生利益安樂意樂，隨力所能若廢若黜增上等位，由是因緣於菩薩戒無所違犯生多功德。
又如菩薩見劫盜賊奪他財物，若僧伽物窣堵波物，取多物已執為己有縱情受用，菩薩見已起憐愍心，於彼有情發生利益安樂意樂，隨力所能逼而奪取，勿令受用如是財，故當受長夜無義無利，由此因緣所奪財寶，若僧伽物還復僧伽，窣堵波物還窣堵波，若有情物還復有情，又見眾主或園林主，取僧伽物窣堵波物，言是己有縱情受用，菩薩見已思擇彼惡，起憐愍心，勿令因此邪受用業，當受長夜無義無利，隨力所能廢其所主，菩薩如是雖不與取，而無違犯生多功德。
又如菩薩處在居家，見有母邑現無繫屬，習婬欲法，繼心菩薩求非梵行。菩薩見已作意思惟：勿令心恚多生非福，若隨其欲便得自在，方便安處令種善根，亦當令其捨不善業，住慈愍心行非梵行，雖習如是穢染之法，而無所犯多生功德，出家菩薩為護聲聞聖所教誡令不壞滅，一切不應行非梵行。
又如菩薩為多有情解脫命難、囹圄縛難、刖手足難、劓鼻刵耳剜眼等難，雖諸菩薩為自命難，亦不正知說於妄語，然為救脫彼有情故，知而思擇故說妄語，以要言之，菩薩唯觀有情義利，非無義利，自無染心，唯為饒益諸有情故，覆想正知而說異語，說是語時，於菩薩戒無所違犯生多功德。
又如菩薩，見諸有情為惡朋友之所攝受，親愛不捨，菩薩見已起憐愍心，發生利益安樂意樂，隨能隨力說離間語，令離惡友捨相親愛，勿令有情由近惡友，當受長夜無義無利，菩薩如是以饒益心說離間語，乖離他愛無所違犯生多功德。
又如菩薩見諸有情為行越路，非理而行，出麤惡語猛利訶擯，方便令其出不善處安立善處，菩薩如是以饒益心，於諸有情出麤惡語，無所違犯生多功德。
又如菩薩見諸有情信樂倡伎、吟詠歌諷，或有信樂王賊、飲食、婬蕩、街衢無義之論，菩薩於中皆悉善巧，於彼有情起憐愍心，發生利益安樂意樂，現前為作綺語，相應種種倡伎、吟詠、歌諷、王賊、飲食、婬衢等論，令彼有情歡喜，引攝自在隨屬，方便獎導出不善處安立善處，菩薩如是現行綺語，無所違犯生多功德。
1、與聲聞共學戒

2、與聲聞不共學戒 （羽田野伯猷編《瑜伽師地論菩薩地戒品》p.132~ p.151）
  ※ 與聲聞不共學戒：
 遮戒：於利他中，懷嫌恨心、恚惱心、少事、少業、少悕望住是名有犯，是染違犯。
於利他中，若有懶惰、懈怠、忘念、無記之心、少事、少業、少悕望住是名有犯，非染違犯。
     性戒：為利他故，於諸罪少分現行。但出家菩薩為護僧制，一切不應行婬。

          「七支性罪少分現行」見於梵本、藏譯本及玄奘譯本，但《菩薩地持經》、《菩薩善戒經》無此段。
（三）世親《攝大乘論釋》卷11，大正31，232c20~233a28：
論曰：共學處戒者，是菩薩遠離性罪戒。
釋曰：殺生等名性罪，性罪必由煩惱起，染污心地後則作殺等業，又有制、無制，若作此業皆悉成罪故，名性罪。又如來未出世，及出世後未制戒，若人犯此罪，於世間中王等如理治罰，外道等為離此罪，立出家法故名性罪，於性罪中，菩薩與二乘同離故名共學處。

論曰：不共學處戒者，是菩薩遠離制罪所立戒。
釋曰：謂立掘地、拔草等制，菩薩遠離與二乘不同。何以故？
論曰：此戒中或聲聞是處有罪，菩薩於中無罪。或菩薩是處有罪，聲聞於中無罪。

釋曰：如來制戒有二種意，一、為聲聞自度故制戒；二、為菩薩自度度他故制戒。聲聞菩薩立意受戒亦復如是，故此二人持犯有異。如聲聞若安居中行則犯戒，不行則不犯。菩薩見遊行於眾生有利益，不行則犯戒，行則不犯。

論曰：菩薩有治身、口、意三品為戒，聲聞但有治身、口為戒。
釋曰：戒類不同，菩薩戒以三業善行為體，聲聞戒以身口善行為體。

論曰：是故菩薩有心地犯罪，聲聞則無此事。
釋曰：菩薩若有七種覺觀等，起菩薩心地罪，犯菩薩戒，聲聞則不如此，菩薩戒通相云何？

論曰：若略說所有身、口、意業事能生眾生利益，無有過失，此業菩薩皆應受學修行。
釋曰：若有利益，有過失不應行，譬如女人語菩薩言，汝取我，若汝不取我有是處，我應死。若我不死，必當殺汝，菩薩若隨其語，彼則不死，又不起惡事，則有利益，但取女人，則成過失，故不應行。若無利益，無過失亦不應行，如二乘不能利他，亦無過失。有利益無過失，即是菩薩戒，應生聞慧為受，應生思慧為學，應生修慧為修行。

論曰：如此應知共不共戒差別。
釋曰：如此菩薩與二乘於性戒中亦有差別，即心所持及非心所持，於制戒中，亦有差別。謂利他不利他故，菩薩與二乘戒有差別。
十八、菩薩在什麼情況下是為「破戒」？
菩薩有二種破戒：1、行十不善道；2、向聲聞、辟支佛地。
《大智度論》卷80〈六度相攝品第68〉，大正25，624b21~c5：
菩薩以尸羅波羅蜜為主，所有身口意善業，布施多聞思惟持戒等，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持戒力大故，總名尸羅波羅蜜。何以故？欲界中持戒為上，餘布施聞思修慧等，以欲界心散亂，故得力微薄。如阿毘曇中說出法名，欲界繫戒色，無色界繫淨禪定學、無學法及涅槃。菩薩以是持戒等法，不趣聲聞、辟支佛地，但安住尸羅波羅蜜中不奪眾生命，乃至不為邪見住，是助道戒，具足十善道戒，菩薩住是二種戒中布施眾生，須食與食，食等義如初品中說，皆以此福迴向佛道不趣二乘。何以故？菩薩有二種破戒：一者、十不善道；二者、向聲聞辟支佛地，與此相違則是二種持戒。
十九、《大智度論》中的出家菩薩對聲聞律制之受持採取什麼樣的態度？出家菩薩能以「三衣」來布施嗎？
（一）主張出家菩薩應持守聲聞「不蓄財寶戒」，應多行「法布施」。
《大智度論》卷29〈初品中迴向釋論第45〉，大正25，271b10~15：
出家人多應法施，在家者多應財施。我今以先世因緣故不生富家，見敗菩薩輩作罪布施心不喜樂，聞佛不讚多財布施，但美心清淨施。以是故隨所有物而施，又出家菩薩守護戒故不畜財物。
      參見：《大智度論》卷49，大正25，412a；卷81，大正25，628b-c。

（二）行尸羅波羅蜜之菩薩能以「三衣」來布施嗎？
1.《大智度論》卷40〈釋往生品第4之下〉，大正25，353b18~c23：

[經]說是般若波羅蜜品時，三百比丘從坐起，以所著衣上佛，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佛爾時微笑種種色光從口中出。爾時慧命阿難從坐起整衣服，合掌右膝著地白佛言：「佛何因緣微笑？」佛告阿難：「是三百比丘，從是已後六十一劫，當得作佛皆號名大相。是三百比丘捨此身已，當生阿[門+人+人+人]佛國，及六萬欲天子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於彌勒佛法中出家行佛道，是時佛之威神故，此間四部眾見十方面各千佛，是十方世界嚴淨，此娑婆世界所不能及，爾時十千人作願言：我等修淨願行，以淨願行故當生彼佛世界。」爾時佛知是善男子深心而復微笑，種種色光從口中出。阿難整衣服合掌白佛：「佛何因緣微笑？」佛告阿難：「汝見是十千人不？」阿難言：「見。」佛言：「是十千人於此壽終當生彼世界，終不離諸佛，後當作佛皆號莊嚴王。」

[論]問曰：如佛結戒，比丘三衣不應少，是諸比丘何以故破尸羅波羅蜜作檀波羅蜜？
答曰：有人言：佛過十二歲然後結戒，是比丘施衣時未結戒。

有人言：是比丘有淨施衣心生當受，以是故施。
有人言：是諸比丘多知多識，即能更得事不經宿。

復次，有人言，是諸比丘聞佛說諸菩薩行檀波羅蜜諸功德力勢無量故，得與般若波羅蜜相應，心大踊躍即以衣施，無復他念，不故破戒。

復次，諸比丘知佛法畢竟空無所著，斷法愛，為世諦故結戒，非第一義，是比丘從佛聞第一義，及布施等六波羅蜜，聞諸菩薩種種大威力，愍念眾生，為諸煩惱所覆，不能得是菩薩功德，是故生大悲心，為眾生故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意，以是故以衣布施。若人以貪欲、瞋恚、怖畏、邪見不恭敬心，輕佛語而不持戒，是名為破戒，是諸比丘都無此心，是故無破戒罪。

※另外請參見《大智度論》卷40，大正25，179b21~c27。

2.《瑜伽師地論》卷75，大正30，711c15~17：

若有出家菩薩，除三衣外所有長物，佛所聽畜身所受用順安樂住，若故思擇施來求者，當知無罪。
（三）《大智度論》認為聲聞律制是世間悉檀，非第一義悉檀

   1、「毘尼中結戒法，是世界中實，非第一實法相。」
     （《大智度論》卷1，大正25，66a4~5）

   2、「為世諦故結戒，非第一義。」
     （《大智度論》卷40，大正25，353c16）

   3、「毘尼中皆為世間事攝眾僧故，結戒不論實相。何以故？毘尼中有人、有眾生，逐假名而結戒。」（《大智度論》卷84，大正25，648b1~2）

  ※「結戒」＝制定學處（ZIkSApada）。此處的「戒」不是「尸羅」（ZIla），而是「學處」（ZIkSApada）。

二十、懺悔之語義與意義
（一）印順導師著《華雨集》（二），p.165：
      懺，是梵語kSama──懺摩的音略，意義為容忍。如有了過失，請求對方（個人或團體）容忍、寬恕，是懺的本義。
悔是deZanA的意譯，直譯為「說」：犯了過失，應該向對方承認過失；不只是認錯，要明白說出自己所犯的罪過，這才是「悔」了。《三曼陀跋陀羅菩薩經》說：「所當悔者悔之，所當忍者忍之」；悔與忍合說，就是懺悔，成為中國佛教的習慣用語。
此外，kaukRtya也譯為悔，或譯惡作。對自己的所作所為，覺得不對而起反悔心，就是kaukRtya。這種悔──惡作，或是善的，或是惡的，但無論是善悔、惡悔，有了悔意，心緒就不得安定，成為修定的障礙。悔──惡作，與懺悔的悔──「說」，意義完全不同，這是應該知道分別的。

 （二）懺悔之原理（印順導師著《佛法概論》，p.99）：
     如《中含‧思經》說：「若有故作業，我說彼必受其報。……若不故作業，我說此不必受報」。其實，必定與不必定，還在我們自己。如《中含‧鹽喻經》說：即使是重大惡業，如有足夠懺悔的時間──壽長，能修身、修戒、修心、修慧，重業即輕受而成為不定業。這如以多量的鹽，投入長江大河，並不覺得鹹苦一樣。反之，如故意作惡，沒有足夠的時間來懺悔，不能修身、修戒、修心、修慧，那就一定受報。這如鹽雖不多而投於杯水中，結果是鹹苦不堪。所以不必為既成的惡業擔心，儘可從善業的修習中去對治惡業。惟有不知懺悔，不知作善業，這才真正的決定了，成為定業難逃。

二一、住尸羅波羅蜜中取精進波羅蜜

《大智度論》卷80〈釋六度相攝品第68〉，大正25，625a1~18：
住尸羅波羅蜜，多是出家人，時有在家者。
一切出家人得無量戒律儀，具足四十種善道，深入諸法實相，過聲聞、辟支佛地，是三種戒，名尸羅波羅蜜。
在家者無無量戒律儀，是故不具足住尸羅波羅蜜。

菩薩作是念：我今捨世樂，入道不可，但住持戒，持戒是餘功德住處。若但得住處，不得餘功德者，得利甚薄。譬如人在寶洲，但得水精珠，則所利益薄，是故菩薩欲具足五波羅蜜故，身心勤精進。
身精進者，如法致財，以用布施等。
心精進者，慳貪等諸惡心來破六波羅蜜者，不令得入。
得此二種精進已，應作是念：一切眾生沈沒生死，我應拯濟著甘露地。聲聞人但度自身，尚不應懈怠，何況菩薩自度及為一切眾生，而當懈怠？以是事故我不應懈廢，雖身疲苦心不應息！所以者何？此大乘法若不運用，則為敗壞。

※四十種善道，請參見：
1.《雜阿含經》卷37（1059經），大正2，275c10~13。
2.《大品般若經》卷16〈大如品54〉，大正8，338a15~19。
二二、八念中的念戒

    《大智度論》卷22〈釋初品中八念義第36之餘〉，大正25，225c13~226a22：
念戒者，戒有二種：有漏戒、無漏戒。
有漏復有二種：一者、律儀戒；二者、定共戒。
行者初學念是三種戒，學三種已，但念無漏戒，是律儀戒能令諸惡不得自在，枯朽折減，禪定戒能遮諸煩惱。何以故？得內樂故，不求世間樂。無漏戒能拔諸惡煩惱根本故。

問曰：云何念戒？
答曰：如先說念僧中。佛如醫王，法如良藥，僧如膽病人，戒如服藥禁忌。行者自念：我若不隨禁忌，三寶於我為無所益。
又如導師指示好道，行者不用導師無咎，以是故我應念戒。

復次，是戒，一切善法之所住處。譬如百穀藥木，依地而生，持戒清淨，能生長諸深禪定實相智慧，亦是出家人之初門，一切出家人之所依仗，到涅槃之初因緣，如說持戒故心不悔，乃至得解脫涅槃。
行者念清淨戒、不缺戒、不破戒、不穿戒、不雜戒、自在戒、不著戒。
智者所讚戒，無諸瑕隙，名為清淨戒。
云何名不缺戒？五眾戒中，除四重戒，犯諸餘重者，是名缺犯，餘罪是為破。
復次，身罪名缺，口罪名破。
復次，大罪名缺，小罪名破。
善心迴向涅槃，不令結使種種惡覺觀得入，是名不穿。
為涅槃為世間向二處，是名為雜隨戒。
不隨外緣如自在人，無所繫屬，持是淨戒，不為愛結所拘，是為自在戒。於戒不生愛慢等諸結使，知戒實相，亦不取是戒，若取是戒，譬如人在囹圄桎梏所拘，雖得蒙赦，而復為金鎖所繫，人為恩愛煩惱所繫，如在牢獄，雖得出家愛著禁戒，如著金鎖。行者若知戒是無漏因緣，而不生著是則解脫，無所繫縛是名不著戒，諸佛、菩薩、辟支佛、及聲聞所讚戒，若行是戒用是戒，是名智所讚戒。

外道戒者：牛戒、鹿戒、狗戒、羅剎鬼戒、啞戒聾戒，如是等戒，智所不讚，唐苦無善報。

復次，智所讚者，於三種戒中無漏戒，不破、不壞，依此戒得實智慧，是聖所讚戒。無漏戒有三種：如佛說正語、正業、正命是三業，義如八聖道中說，是中應廣說。

※另外請參見：西本龍山〈聖所愛戒に就いて〉，《大谷學報》20卷3號，1939年10月，p.329~p.363。
※菩薩之「念戒」，請參見：

1.《大智度論》卷87，大正25，667c22~26。
2.《大品般若經》卷23〈三次品75〉，大正8，386a3~8。
※關於「無相尸羅波羅蜜」，請參見：
1.《大品般若經》卷23〈六喻品77〉，大正8，390b9~c9。
2.《大智度論》卷88，大正25，675b28~c26。
附錄：
〈《大智度論》中的十善道〉
（釋厚觀，《護僧》第6期，1997年1月15日，p.30~p.43）
一、前   言
   「十善道」在原始佛典中被稱為「十善業道」或「十善業跡」，與「十不善道」並列，常作為善惡道德標準。在初期大乘佛典中，常提到菩薩要圓滿六度萬行，但是《大品般若經》中所說的「尸羅波羅蜜」，並沒有像瑜伽菩薩戒那樣明顯的戒條，而僅僅提到「十善道」，為什麼初期大乘佛典要以「十善道」作為尸羅波羅蜜的的主要內容呢？究竟十善道具有什麼特色？要如何才能具足尸羅波羅蜜呢？對於這些問題，本文擬以《大智度論》為線索略加探討！
二、十善道是凡夫及二乘與大乘共學的法門
《雜阿含》卷二十八．791經云：
「有邪、有邪道；有正、有正道。何等為邪？謂：地獄、畜生、餓鬼。何等為邪道？謂：殺、盜、邪婬、妄語、兩舌、惡口、綺語、貪、恚、邪見。何等為正？謂：人、天、涅槃。何等為正道？謂不殺、不盜、不邪婬、不妄語、不兩舌、不惡口、不綺語、無貪、無恚、正見。」（大正2．205a）

由本文得知：如果行十不善道，將墮三惡道；如果能行十善道，則能得人、天乃至得涅槃。又此經中說到了「不邪婬」，有的人就認為「十善道」不通出家眾，僅是適用於在家眾的法門。但是我們發現到《中阿含》卷三．16經「伽藍經」（大正1，438c~439b）中提到了「離非梵行」與「離欲、斷婬」的字句。而且《集異門足論》卷六云：
「三清淨者……身清淨云何？答：離害生命、離不與取、離欲邪行。復次，離害生命、離不與取、離非梵行。……」（大正26．390a）
在十善道中，有關婬戒的部份分成兩類，也就是在家眾行的十善道應守「離欲邪行」
（不邪婬），而出家眾修的十善道則是「離非梵行」（不婬），因此「十善道」其實是在家、出家共通的法門，而且沒有男女老少的差別，隨著修行者的發心善巧，所得的果報可通人、天、聲聞、緣覺、菩薩，甚至可達到佛。如鳩摩羅什譯的《十住經》卷一云：
「行十善道因緣故，則生人處，乃至有頂處生。又是十善道，與智慧和合修行……大悲心薄，從他聞法，至聲聞乘。復有人行是十善道，不從他聞，自然得知，不能具足大悲方便，而能深入眾因緣法，至辟支佛乘。復有人行是十善道，……於眾生中起大慈悲，有方便力……清淨菩薩諸地故，……能深廣大行。又能清淨行是十善道，……乃至具足一切種智，集諸佛法。」（大正10．504b～505 a）
由此可知，十善道適用的範圍很廣，不但通凡夫（人、天）、二乘（聲聞、緣覺）、也通大乘（菩薩、佛）。那麼，怎麼樣才是大乘菩薩的十善道？《大品般若經》卷五「問乘品（摩訶衍品）第十八」云：
「云何名尸羅波羅蜜？須菩提！菩薩摩訶薩以應薩婆若心，自行十善道，亦教他行十善  道，以無所得故，是名菩薩摩訶薩尸羅波羅蜜。」（大正8．250a）
因此，並非持守十善道就算是菩薩的尸羅波羅蜜。菩薩戒應有菩薩戒的特色：1. 要與薩婆若心相應：也就是立志要上求佛道，常不捨菩提心。2.要自行十善道，亦要教他行十善道：也就是要與大悲心相應，自利又利他。3.要以無所得為方便：也就是要具有般若空慧，不能見持戒者而起染心，也不能見破戒者而起瞋慢心，否則容易另起造罪因緣。這三者：1.菩提願，2.大悲心，3.性空慧，可說是「學佛三要」了。
三、以十善道為尸羅波羅蜜的理由
《大智度論》卷四十六云：

「問曰：尸羅波羅蜜則總一切戒法，……不飲酒、不過中食、不杖加眾生等，是事十善中不攝，何以但說十善？」（大正25．395b）
有人提出了問難：十善道僅有十個戒條：然而「不飲酒」、「過午不食」、「不杖打眾生」這些戒條都沒有包括在十善道中，如果說只以這十善道作為菩薩的尸羅波羅蜜的話，那不是嫌太少了嗎？
針對這個問題，《大智度論》舉了好幾個理由來說明「十善道」的特色及其殊勝的地方。現在分別敘述如下：

（一）十善總攝一切戒法
     《大智度論》卷四十六云：

    「答曰：……十善為總相戒，別相有無量戒。不飲酒、不過中食入不貪中；杖不加眾生等入不瞋中；餘道隨義相從。……十善道及初、後，如發心欲殺，是時作方便：惡口、鞭打、繫縛、斫刺乃至垂死，皆屬於初；死後剝皮、食噉、割截、歡喜皆名後；奪命是本體；此三事和合總名殺不善道。以是故知：說十善則攝一切戒。」（大正25．395b）

「不飲酒」與「過午不食」雖未見於十善道之戒條中，但是卻含攝於「不貪」中；「杖不加眾生」則含攝於「不瞋」中；而且「殺戒」並不是限於「奪眾生命」那一剎那而已，殺生前與殺生後之一切身口意都包含其中。如斷眾生命之前起的殺心（心業）、惡口、譏罵（口業）、鞭打折磨（身業）；以及死後的心喜（心業）、讚嘆（口業）、鞭屍、食肉（身業）等都應該包含在「殺戒」當中。同樣地，盜婬妄等「本體」及「初」、「後」也是如此。這裏所說的「初、本體、後」，玄奘譯為「加行、根本，後起」。有關十不善道之加行、根本、後起，於《大毘婆沙論》、《俱舍論》、《優婆塞戒經》等也有詳細的敘述
。故知「十善道」並不限於文字上所列的十條項目而已，應該也含攝了五戒、八齋戒甚至比丘戒等一切戒法。就此意義而言，十善道是總相戒，包含了無量戒法，菩薩要具足尸羅波羅蜜，應掌握這個原則，否則只持守十個戒條怎麼能說具足圓滿一切的戒行呢？
（二）十善道是不惱眾生的根本
     《大智度論》卷四十六云：

    「復次，是菩薩生慈悲心，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布施利益眾生，隨其所須皆給與之；持戒不惱眾生，不加諸苦，常施無畏。十善業道為根本，餘者是不惱眾生遠因緣。」（大正25．395b～c）
菩薩發菩提心，本來應該以財施、法施、無畏施等等救度眾生為職志。如果菩薩不守十善道，反而殺害眾生、盜眾生財物、施以暴行、惡口，以邪見引導眾生入惡道的話，那怎能算是菩薩呢？而且帶給眾生最大痛苦的，不外乎殺、盜……邪見等十不善道，並不是過午不食、畜長缽等行為。當然菩薩要圓滿一切戒行，這些也不能忽略，但是從「不惱眾生」的觀點來看，菩薩持的戒，應以十善道為根本，它是不惱眾生的近因緣；其它的戒律則是不惱眾生的遠因緣。因此，基於菩薩要「利益眾生」、「不惱眾生」的觀點，以「十善道」作為菩薩的尸羅波羅蜜有其重要的意義。
（三）菩薩的十善道是盡未來際
     《大智度論》卷四十六云：

    「戒律為今世取涅槃故，婬欲雖不惱眾生，心繫縛故為大罪，以是故戒律中婬欲為初。白衣，不殺戒在前，為求福德故。菩薩不求今世涅槃，於無量世中往返生死，修諸功德。」（大正25．395c）

比丘戒、比丘尼戒等出家戒，是為了速得涅槃，不受後有，故以不婬戒為先；而五戒、八齋戒等在家戒則重在求今世、來世之福樂，以不殺戒為先。而八齋戒之戒體是一日一夜；五戒、比丘戒、比丘尼戒是盡形壽；但在家菩薩、出家菩薩不是為了求福樂，也不是為了速求涅槃，而是於無量世中以十善道為基礎，積集無量功德，廣度一切眾生。因此菩薩的十善道，不是盡形壽受持而已，而是一直到成佛為止，可以說菩薩的尸羅波羅蜜是「盡未來際」的戒法。
（四）不論如來出不出世皆有十善道
    《大智度論》卷四十六云：

    「十善道為舊戒，餘律儀為客。復次，若佛出好世則無此戒律，如釋迦文佛，雖在惡世十二年中亦無此戒，以是故知是客。復次，有二種戒：(1)有佛時，或有或無；(2)十善，有佛、無佛常有。」（大正25．395c）

一般說來，釋尊為比丘、比丘尼制戒的原則是「隨犯隨制」，佛成道後十二年間 
，比丘等如法修行，佛並未制戒，直到蘇陳那比丘犯了婬以後，釋尊才開始制比丘戒、比丘尼戒。這些戒律於佛出好世時，因沒有比丘犯戒，所以佛是不會制定的。因此比丘戒、比丘尼戒僅存在於有佛出世的時代，而且是五濁惡世的時代，並且有出家眾犯戒因緣佛才會制定，就此意義來說，比丘戒、比丘尼戒是有佛時或存在或不存在。但是「十善道」則不然，不論佛出好世、惡世，甚至佛不出世仍然存在。如《優婆塞戒經》卷六「業品」云：
「善生言：世尊！諸佛如來未出世時，菩薩摩訶薩以何為戒？善男子！佛未出世，是時無有三歸依戒，唯有智人求菩提道，修十善法。」（大正24．1066c）
佛未出世時，沒有佛，不可能制定比丘戒，佛、僧不具足，不可能有三歸依戒，但是卻有「十善道」。前面說到十善道通人、天、聲聞、緣覺、菩薩、佛時，曾引用到《十住經》，經裏也是明白地說到「有人行是十善道，不從他聞，自然得知，不能具足大悲方便，而能深入眾因緣法，至辟支佛乘。」可知即使是佛不出世，仍有十善道。就此意義來說：「十善道」是「舊戒」，是「主」。而比丘戒於無佛出世時則不存在，必須有因緣才會有比丘戒、比丘尼戒；就此意義來說，比丘戒等律儀是「新戒」，是「客」，不是永遠常存的。菩薩修行要歷經無數劫才能成佛，也不一定皆能遇到佛出世，因此以十善道為戒法有其特殊的意義。而且比丘戒等通常要「從他受」；但我們於《十住經》中看到，「辟支佛行十善道，不從他聞，自然得知」；這說明了無佛出世的時代，戒法不可能從他受，暗示了十善道有「自誓受戒」的可能。
（五）十善道是性戒
    《大智度論》卷四十六云：

    「復次，戒律中戒，雖復細微，懺則清淨。犯十善戒，雖復懺悔，三惡道罪不除，如比丘殺畜生，雖復得悔，罪報猶不除。如是等種種因緣故，但說十善道，亦自行，亦教他人，名為尸羅波羅蜜。」（大正25．395c）

出家眾的戒律包括了三方面：(1)道德規範——主要是殺、盜、婬、妄等性罪的規範；(2)生活規定——如衣、食、住、醫藥等；(3)僧團公約——有關受戒、布薩、安居等僧團之運作。而十善道的性質，不屬於「生活規定」，也不屬於「僧團公約」，它是屬於「道德規範」，是本於善惡業道的立場，不管受戒、不受戒，不管在家、出家、男女老少，守十善道即是善，犯了十善即是惡，是要受果報的。如比丘故意殺人，犯了波羅夷，是要逐出僧團的；若比丘故意殺畜生，從比丘戒來說屬波逸提，可以通懺悔，不必逐出僧團；但從業道的觀點來看，殺生是性罪，三惡道果報不免。反之，出家眾有些生活規定的遮戒，與善惡業報無關，只要如法懺悔便得清淨，不會受後世果報的。所以，從「道德規範」、「因果業報」的觀點來看，十善道比起其他律儀顯得特別重要。而且比丘戒與比丘尼戒男女戒條有別，也有年齡與身體上等種種規定，不是人人都能受具足戒的。而十善道是性戒，屬於道德規範，不受性別、年齡、身體等限制，是人人皆可受持的戒法。
（六）十善道特重意業
    《大智度論》卷四十六云：

    「十善道，七事是戒，三為守護故，通名為尸羅波羅蜜。」（大正25．395c）

十善道之中，身三、口四等七種是戒（尸羅）；不貪、不瞋、正見等意三種善業是守護尸羅，共名為尸羅波羅蜜。乍看之下，身三、口四是戒，意三只是附屬而已。但是《大智度論》卷八十六云：

「三毒[是]三不善道因；三不善道是七不善道因。」（大正25．663a）
又《大智度論》卷八十云：
「慈業是三道，尸羅波羅蜜為根本，所謂：不貪、不瞋、正見。是三慈業能生三種身業，四種口業。」（大正25．624a）

這裏明白地說到「意的三善業才是尸羅波羅蜜的根本。」因為有意的三善業才能生身三口四等七善業，如果有意的三惡業（貪、瞋、邪見）的話，就能起身三口四等七種惡業，所以意念才是身口業的原動力，必須有善的意念，才能不起殺、盜、婬、妄等身口惡行，所以說三種意的善業是身口七種善業的守護者。又如果菩薩只是身口不犯，但意念不清淨的話，也不能算是戒行清淨。換言之，僅是身口清淨的話，頂多只能稱為「戒」（尸羅），但不能稱為「尸羅波羅蜜」；如要具足「尸羅波羅蜜」的話，必須意業清淨才行。 

有關「意念的重要性」與「十不善道皆由貪、瞋、痴而生」；「十善道皆由不貪、不瞋、正見而生」等，其實在《雜阿含經》（卷37，1049經，大正2．274b）已有敘述，而且《大毘婆沙論》卷一一六（大正27，605c～606c）與《俱舍論》卷十六（大正29，85b～86a）等論書中也有詳細的解說。但是原始佛教與部派佛教雖然知道「意」的重要性，卻不以「意」為戒的主體，而僅以身口七善道為戒。如《十住毘婆沙論》卷十六云：

「聲聞乘中說：身口業名為尸羅。」（大正26．110c）

《大智度論》卷三十九云：

「聲聞人以身口不善業名為麤，意不善業名為細。……於摩訶衍中盡皆為麤。」（大正25．345c～346a）

聲聞人認為身口不善業是粗罪，意不善業僅是微細的惡而已；但是對菩薩來說，即使是些微惡念也算是粗重的罪業，由此可知菩薩持戒，是多麼重視意念的清淨。而五戒、八齋戒、……與十善道等種種戒法當中，就屬十善道明確地將「不貪、不瞋、正見」等意念方面的規範納入戒條裏面。因此以「十善道」作為尸羅波羅蜜的內容，正可顯示菩薩不但重視身口清淨，更重在「意清淨」；也唯有意的清淨，才能守護身口不犯；也唯有意的清淨，才是真正的「尸羅波羅蜜」，而不只是「尸羅」而已！
四、持戒與破戒

《大智度論》卷八十云：
「菩薩有二種破戒：一者十不善道；二者向聲聞、辟支佛地。與此相違，則是二種持戒。」（大正25．624c）
如果菩薩犯了十善道，當然是犯了菩薩戒；而且如果菩薩不上求佛道，不下化眾生，只想速取二乘涅槃的話也算是破戒。因為菩薩本來應以大悲心度化眾生，如今退失菩提心只求自了，與菩薩精神相違背，故說「向二乘地」也算是破菩薩戒。又《大智度論》卷三十九云：

「聲聞法中，十不善道是為罪業；摩訶衍中，見有身口意所作是為罪。……小乘人畏三惡道故，以十不善業為罪；大乘人以一切能生著心取相法，與三解脫門相違者名為罪。若見有是三業，雖不起惡，亦不牢固；不見是身口意是三業根本，是為牢固。」（大正25．345c） 

十不善道對小乘、大乘來說都算是罪業。如果小乘人持守十善道就算是持戒了；但是如果大乘菩薩持守十善道，卻仍執著「我在行十善道，我有身口意等善業」的話，其持戒必不牢固，容易退轉，還不能算是真正的持戒。因此，菩薩不但不能犯十不善道，也要積極行十善道；而且光行十善道還不夠，更要與性空慧相應斷我執、法執，那才是真正的尸羅波羅蜜！
五、在家菩薩與出家菩薩

前面說到十善道是在家與出家共修的法門，唯一的差別是在家眾不邪婬，出家眾不婬。既然尸羅波羅蜜是以十善道為內容，或許有人會認為，持守十善道就好了，還要守比丘聲聞律儀嗎？《大智度論》卷八十在註解「住尸羅波羅蜜，取精進波羅蜜」一文時說到：
「取毘梨耶波羅蜜者，住尸羅波羅蜜，多是出家人，時有在家者。一切出家人：(1) 得無量戒律儀，(2)具足四十種善道，(3)深入諸法實相，過聲聞、辟支佛地。是三種戒名尸羅波羅蜜，在家者無無量戒律儀，是故不具足住尸羅波羅蜜。」
（大正25．625c）

所謂「四十種善道」是：(1)自行不殺生……正見；(2)教他不殺生……正見；(3)讚歎不殺生……正見功德；(4)見人不殺生……正見時，心生隨喜。
十善道各有(1)自行(2)教他(3)讚歎(4)心隨喜故合計為「四十種善道」。
文中說到要具足(1)比丘戒等無量戒律儀，(2)四十種善道，(3)深入諸法實相，超越二乘地，才名為「尸羅波羅蜜」。「具足四十種善道」與「過二乘地」是在家菩薩與出家菩薩都可以修得的，但是在家菩薩因為沒有出家的無量戒律儀，故說「不具足住尸羅波羅蜜」。由此看來，《大智度論》只是反對入二乘地而已，並沒有廢棄出家律儀，反而讚歎出家菩薩因具足無量戒律儀故，才能真正地具足尸羅波羅蜜。
六、結論

（一）十善道是在家、出家共學的法門，唯一的不同是在家不邪婬，出家眾則是不婬。
（2） 十善道適用的範圍很廣，隨著修行者的發心善巧不同，所得的果報可通人、天、聲聞、緣覺、菩薩、佛。
（3） 十善道可作為菩薩尸羅波羅蜜的內容，但如果只以「增上生心」或「出離心」來修十善道的話，不足以稱之為菩薩戒。必須(1)發菩提心，(2)大悲心自行化他，(3)與無所得性空慧相應，能具備此三者才可算是菩薩的尸羅波羅蜜。反之，如果菩薩犯了十善道，退失菩提心，向二乘地的話，就是破菩薩戒了！
（4） 十善道具有多種特色，因此初期大乘經以它作為尸羅波羅蜜的主要內容，《大智度論》列舉了數項：
1.  十善道是總相戒，總攝一切戒法，菩薩要圓滿具足一切戒行，不能只是持守十個條文而已，舉凡「加行、根本、後起」等一切，皆納入戒法之中。
2.  十善道是不惱眾生的根本，其他律儀是不惱眾生的遠因緣。
3.  菩薩的戒法是盡未來際，其他律儀僅是一日一夜或盡形壽而已。
4.  即使如來未出世仍有十善道；而比丘戒等律儀必須存在於有佛時代，而且是處於惡世，眾生有犯罪因緣時佛才會制定。由於比丘戒等律儀不是永遠存在的，故稱為「客」或稱為「新戒」；而十善道於有佛無佛常有，故稱為「主」或稱為「舊戒」。
5.  十善道是道德規範，屬於性戒，與善惡業道有關，故不論在家、出家、受戒、不受戒，守之則清淨，犯了就是污染，要受惡的果報。其他的律儀，有的是與性罪有關的道德規範，但有的是生活規定等遮戒，只要如法懺悔，不一定會受後世果報。
6.  聲聞戒重在身口，而菩薩戒除身口外，更重視意業的清淨，而十善道中含有「不貪、不瞋、正見」等三種意清淨，以之作為菩薩尸羅波羅蜜的內容有其特殊的意義；如果只是身口清淨而意不清淨的話，不能算是真正的戒清淨。唯有意念的清淨才是真正的「尸羅波羅蜜」，否則頂多只能稱為「尸羅」而已，不足以稱為「波羅蜜」！ 

（5） 菩薩即使行十善，如果還執著「我在持十善戒，你們在破十善戒」的話，我、法二執未破也不能算是「尸羅波羅蜜」！必須與般若空慧相應，斷我執、法執，才是真正的尸羅波羅蜜。
（6） 十善道雖是在家菩薩與出家菩薩共修的法門，但《大智度論》並沒有因此而廢棄出家律儀，反而讚歎出家菩薩因具足無量戒律儀，比起在家菩薩更能圓滿具足尸羅波羅蜜！
� 參見印順法師：《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p.194 ~ p.202. 印順法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1202. 有關古佛梵行久住、不久住。見《四分律》卷1（大正22，569a~c），《五分律》卷1（大正22，1b~c）。《摩訶僧伽律》卷1（大正22，227b）；南傳《銅鍱律》〈經分別〉〈大分別〉（南傳大藏經1，p.11~p.14）。


� 《大毘婆沙論》卷一一三（大正27．583b～584a）；《俱舍論》卷十六（大正29．84c～85a）；《優婆塞戒經》卷六（大正24．1067a～c）。





� 佛十二年間未制戒：《四分僧戒本》（大正22．1030b），《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一（大正23．628a）。但年數有異說，《摩訶僧祇律》卷二（大正22．238a）說「五年」；而《善見律毘婆沙》卷五（大正24．708a）、卷六（大正24．713a）則說是「二十年」。


� 參閱《雜阿含經》卷三十七．1059經（大正2．27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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